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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与元明清东镇庙的日常运作 

——以东镇碑刻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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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道家古典学研究中心主任  

 

岳镇海渎观念和祭祀，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文化和政治现象。有关这一现象的整体性研究

已积累一定成果。1作为岳镇海渎组成部分的东镇沂山，在国家祭祀和地方传统中占据颇为

重要的位置。宋代之后的东镇庙位于今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沂山山麓，作为岳镇海渎之一的

沂山东镇庙自隋代开始就是重要的国家祭祀场所。2既然是国家祠祀，便主要承担官方礼仪

祭祀功能，在道理上讲应有官方负责一应日常工作。但近年来的研究指出，金元以降道教对

国家镇山庙宇的维系居功至伟，有关元代北岳庙、中岳庙、南镇庙，甚至泰山岳庙的研究，

均反映出道士在维系这些国家祠庙日常运行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3同时诸如明代神乐观道

士在内的道教机构对朝廷祭祀礼制的影响也已获得学界关注。4元以降的东镇庙呈现出类似

 
1 相关总结及最近研究，参 Jia Jinhua. 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tate Ritual System 

of Sacrifice to Mountain and Water Sprits. Religions 12 (2021), 1-15. 
2 有关中国古代镇山系统的形成过程，参张目：《古代国家镇山祭祀格局初探》，暨南大学硕

士论文，2011年；梁勇：《镇庙建筑与祭祀研究》，东南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等。 
3 森田宪司：《元朝における代祀について》，《东方宗教》2001年第 98卷，第 17-32页；樱

井智美：《元代の北岳庙祭祀とその遂行者たち》，收气贺泽保规编：《中国石刻资料とその

社会——北朝隋唐を中心に》，汲古书院 2007 年版，第 113-142 页；周郢：《全真道与蒙元

时期的五岳祀典》，收刘凤鸣主编：《丘处机与全真道》，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8年版，第 284-

282页；马晓琳：《地方社会中官方祠庙的经济问题：以元代会稽山南镇庙为中心》，《中国社

会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 3期，第 15-16页；刘江：《元代全真道的岳渎代祀》，《湖南科技

学院学报》2012年 7第 1期，第 77-79页；张琰：《泰山全真道与元代东岳祭祀》，收赵卫东

主编：《全真道研究》第 3辑，齐鲁书社 2014年版，第 167-188页；林巧薇：《试论嵩山中

岳庙与宋以后国家祭祀礼制的关系》，《世界宗教文化》2017年第 3期，第 105-111页；等。 
4 参刘永华：《明清时期的神乐观与王朝礼仪——道教与王朝礼仪互动的一个侧面》，《世界

宗教研究》2008年第 3期，第 32-42页。明初神乐观道士致祭岳镇海渎现象并不罕见，例见

许芳：《中镇霍山信仰的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8年，第 31页。就东镇庙而言，

也有洪武二十八年（1395）神乐观道士诸不溪代祀等不少案例，见姚延福：《光绪临朐县志》，

卷 16，收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汇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 2002年版，第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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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官方将东镇庙作为重要的祭祀场所，但却将东镇庙的日常打理和维持工作交给“守

庙道士”负责。 

有关东镇的研究目前已经积累不少成果，包括专题论著、毕业论文和地方文史通俗读物

在内的成果均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然而，尽管这些研究并没有彻底忽视东镇庙中的道教因素，

但绝大多数的讨论却都将关注点放在朝廷的礼仪制度和祭祀实践方面，5而将东镇道士作为

核心研究对象进行深入探讨的成果依旧非常罕见。6与此同时，最晚从元代开始东镇庙已为

全真教团体所占据。有关山东全真道的研究也不时提及东镇道教，但由于主题不同而导致这

些研究对东镇道教的探讨难以深入。7故有关东镇道教的相关问题，仍有较大的讨论空间和

探索价值。 

导致东镇道教研究相对薄弱的主要原因，在于资料太过零散。目前所见专门记述东镇情

况的材料只有《东镇沂山志》，但其中对道教情况的记载却极为破碎。其他明清时期临朐、

青州、山东方志，对东镇道教的记载也没有太大起色。另一部据传为明末清初东镇住持赵守

身所著的《东镇述遗记札》，秘藏于私人之手，外人难得一见。故对于东镇道教的研究，需

求助于一般传世文献之外的材料才能获得转机。近年沂山石刻的整理工作为东镇道教的研究

带来福音，赵卫东及当地专家分别整理出数部系统呈现沂山碑刻（尤其道教碑刻）的著作，

使对东镇道教历史的进一步挖掘成为可能。8东镇庙中碑石林立的情况数百年前已引起当地

人士关注，明代傅国（1581？—1644年）《昌国艅艎》记载称：“山之东谷中为东镇庙，其历

代敕告祀文俱勒石祠下，及古今游人题咏多坎壁间。”9今日所见东镇碑刻以元明清石刻为主，

据信光绪三十年（1904 年）年时东镇庙中有古碑 360 余座，此后因人事不断损毁，至上世

纪八十年代东镇庙修复时复立 85 座，又得残碑数十块，现存古碑约 145 幢。10尽管现存东

 

页；又见本文附表 1。 
5 赵卫东：《沂山东镇庙及其宗派传承》，收赵卫东主编：《全真道研究》第 2 辑，齐鲁书社

2011年版，第 274-289页；马晓琳：《元代岳镇海渎祭祀考述》，《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 4

期，第 131-144页；郭明明：《明代沂山信仰》，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第 30-41页；

孔维京：《金代岳镇海渎祭祀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8年；等。 
6 目前仅见者为赵卫东：《沂山东镇庙及其宗派传承》，收赵卫东主编：《全真道研究》第 2

辑，齐鲁书社 2011年版，第 274-289页。 
7 此类研究数量不少，其中以赵芃《山东道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年版）最为典

型。有关山东全真道的丰富研究可为理解东镇庙道教情况建立宗教史背景。海内外对山东全

真道的研究非常丰富，参秦国帅：《山东全真教的教团规模、分枝岔派与地域分布（1368-

1949）》，收赵卫东主编：《全真道研究》第 3辑，齐鲁书社 2014年版，第 188-189页。 
8 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 2011年版。 
9 傅国：《昌国艅艎》，卷 2，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

局 2003年版，第 10页。 
10 张孝友主编：《沂山石刻》，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9年版，第 14-15页；张敬华、王萱：《东

镇庙碑林石刻档案》，《山东档案》2001年第 4期，第 41-42页。 



 
 
 
 
 

 3 

From the Ground to the Cloud: Insights from Seven Years 
of Fieldwork, Training, and Data Collection Conferenc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ORKING PAPER    Bai Zhaojie  24/4/21 

 
镇碑刻尚不及已知的东镇碑目半数，11但相较于其他传世材料，仍能揭示历史上东镇道教的

一些情况。本文以见存东镇碑刻为中心，结合方志、正史、金石著作等材料，尝试对元明清

东镇庙道士的基本情况，及其在东镇庙历代修造工程中的作用进行讨论，希望能所发现。 

 

一、碑铭所见东镇庙道教整体情况 

 

正如前文所述，能够反映东镇庙道士情况的原始资料主要包括：1、方志；2、东镇庙道

士赵守身的《东镇述遗记札》；3、与东镇庙有关的各类碑刻。青州、临朐、山东等地方志材

料中有关东镇庙道士的记载非常零散，甚至没有一位东镇庙道士传记得以保存，故仅能作为

辅助性资料使用。赵守身的《东镇述遗记札》是一部重要的地方文献，但这部著作目前仅有

的一件抄本保存在私人手中，12暂时仅能从当地专家文章中辗转获悉《东镇述遗记札》内容。

此书“秘传”，且其本身尚未经过学术检讨，书籍性质仍有待确定。因是之故，本文对于这

本书的参考（即使是少量的二手引文）采取最保守的方式。13尽管记述依旧颇为零散和简略，

但东镇碑刻对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而言，依旧是最有价值的材料。有关东镇碑刻所反映的东

镇道士情况，赵卫东等学者曾做过深入研究，具有较高启发性。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我们

可以对元明清东镇道士群体的大致变迁脉络做以整体梳理。 

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沂山东镇庙以道士管理日常事务的现象开始于金代。梁勇依据

《续通志》《宋史》《职官分纪》的记载指出，宋代岳镇海渎设庙令、庙丞等职，由当县县令

（或年老州官）、县尉兼任，负责日常祭祀和管理工作。最晚至金大定十三年（1173年）开

始，岳镇海渎庙宇改为道士主管。14赵磊近来对唐宋时期“岳渎庙令”做以细致研究，梳理

出相关制度、庙令薪俸、职责等主要信息，15使我们确定宋代东镇庙中不应存在稳定的道士

群体。一些学者以宋代的《沂山设醮碑》为依据，认为东镇庙自宋代开始可能就由道士管理，

 
11 已知东镇庙碑目，见张孝友主编：《沂山石刻》，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18-432

页。 
12 据赵卫东所述，临朐县政协文史委员吉星田曾拥有该书。吉星田去世后，此书为其家人收

藏，秘不示人。见赵卫东：《沂山东镇庙及其宗派传承》，收赵卫东主编：《全真道研究》第

2辑，齐鲁书社 2011年版，第 303页，注 1。吉星田本人多次引用书中内容，《东镇沂山》

《沂山石刻》等当地文史著作亦见引及。笔者以三部当地学者著作为依据，以“辑佚”的方

式整理出《东镇述遗记札》的部分内容并对之做以简要讨论，见本文附录。 
13 吉星田：《临朐县佛教、道教兴衰述略》，收政协临朐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

辑》第 11辑，潍坊市新闻出版局 1993年版，第 147-161页。需要指出的是，从临朐当地学

者给出的《东镇述遗记札》引文来看，这部书是事实、传说、想象交织而成的奇特著作，很

多叙述并不可信。 
14 梁勇：《镇庙建筑与祭祀研究》，东南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第 50页。 
15 赵磊：《唐宋时期岳镇海渎管理研究——以“庙令”为中心》，《山西大同大学学报》2020

年第 2期，第 5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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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但此论似不易成立。《沂山设醮碑》碑文及石刻均已不存，此碑在《山左金石志》中著录为

《张从训东安庙设醮记》，记述庆历六年（1046年）张从训奉旨于东镇庙设醮禳登州地震一

事。17《光绪临朐县志》著录此碑为“道士吴太昭书”。18有道士参与的“醮”祭确实有可能

属于道教传统，但仅从这些记载无法得出吴太昭是东镇庙道士的判断，更不能据此判定宋时

东镇庙已由道士负责日常工作。如梁勇所述，金代转由道士管理岳镇海渎庙起源于中岳庙的

一场避免地方小吏借机盘剥祈福民众的改革。大定十三年，“嵩山中岳祈依旧令本处崇福宫

道士看守”，得到的回应是可以选择“德行名高道士二人看管”。此制度继而铺展开来： 

契勘岳镇海渎系官为致祭祠庙，合依准中岳庙体例，委所隶州府选有德行名高道士二人

看管，仍令本地八官员常切提控。19 

根据此则材料看来，金大定十三年规定的岳镇海渎庙负责道士的人数是二人，但这一数字可

能很快就因事务超载而获准扩充。《大金集礼》记载东岳庙在大定十九年（1179年）即“后

蒙批降，仰设道士十人勾管，如本处数少，于附近州府县分选取，满替依旧”。20《大金集礼》

中有关中岳庙和东岳庙道士的情况存在一个细节差异值得注意，即旧时中岳庙是由位于嵩山

山麓的崇福宫道士托管，而东岳庙有关的新规定则似乎是改为选择十位高道隶属此庙，专门

负责管理工作。从“托管”到“专管”的转化，可能也发生在东镇庙上（详见下文）。大定

之后，沂山东镇庙已属道士管辖，杨道全即最初的东镇道士之一。《金史》记载，金章宗明

昌年间（1190—1196年），“从沂山道士杨道全请”，封四镇、四渎为王。21元至治二年（1322

年）《东镇沂山元德东安王庙神佑宫记》（后简称《神佑宫记》）作者郦道顺节录东镇庙“大

安故碑”中涉及东镇庙田四至的内容，记为“知庙道士传度师杨道全立石”。22考大安三年

（1211年）间曾立《律令禁约樵采东镇庙界内山场之碑》，明列东镇庙专属山场禁百姓樵采

云云，当即杨道全所立之碑。根据本文附表 1“现存元明清东镇庙碑刻中的道士名录”可知，

元明清三朝均承金制，东镇庙一直委托道士负责日常事宜。以下依托附表统计及其他相关材

料，对东镇庙道士基本情况做以分析。 

1、东镇庙道众规模 

由于缺少整体性的描述和具有统计意义的数字，有关东镇庙道士在元明清不同时段的规

模不可能得出非常明确的答案。但一些东镇碑刻中的道众题名和方志对东镇庙道士居住空间

 
16 如郭明明：《明代沂山信仰》，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第 50页。 
17 阮元：《山左金石志》，卷 16，见《石刻史料新编》第 1辑，新文丰 1988年版，册 19，第

14619a页。 
18 姚延福：《光绪临朐县志》，卷 9之下，收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汇编》，潍坊

市新闻出版局 2002年版，第 176页。 
19 任文彪点校：《大金集礼》，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9年版，卷 34，第 337页。 
20 任文彪点校：《大金集礼》，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9年版，卷 34，第 337页。 
21 脱脱等：《金史》，中华书局 1975年版，卷 34，第 810页。 
22 郦道顺：《东镇沂山元德东安王神佑宫记》，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

朐卷》，齐鲁书社 2011年版，第 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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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记载，或许多少提供了一些线索。刊刻道士题名数量较多的东镇碑刻主要有至治二年（1322

年）《神佑宫记碑》、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重修东镇沂山庙记碑》，康熙二年（1663年）

《重修东镇庙落成记》，以下逐一分析。 

神佑宫是元代在东镇庙内专门兴建的道教建筑，《神佑宫记》记载了这座宫观的建造始

末。23有关这方碑刻及神佑宫的修造，本文第二部分将详细讨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一者，

《神佑宫记》碑阴题名中出现的多数道士并非神佑宫或东镇庙道士，而是隶属于青州太虚宫

或益都路道录司的道士；二者，碑阴题刻中存在一些残沥现象，导致无法确定部分道士题名

是否属于东镇庙道士。但有理由相信的是，东镇庙道士均有参与此次道观修造活动、获得题

名的机会。因此，似乎将此碑现存题名中带有“本宫”、“本庙”、“东镇”、“神佑宫”的道士

均判定为“东镇道士”，便可以得出一个相对有效的统计数字。然而，笔者非常怀疑，这里

的“本宫”并不指神佑宫，而是指太虚宫，这一点从唐志迁身上即可看出端倪。《神佑宫记》

正文记载唐志迁以“太虚宫提点”的身份主持神佑宫修造事宜，碑阴题名中称其为“中玄妙

义大师本宫提点唐志迁”，此处之本宫显然是指太虚宫。赵卫东依据《神佑宫记》内容判定

唐志迁担任东镇庙提点，24可能还可讨论。《神佑宫记》确实记载唐志迁管理神佑宫修造，但

并未说他担任东镇庙提点，而始终称其为“太虚宫提点”。这一现象有可能反映元代东镇庙

在管辖关系上的一些问题，有关于此，容稍后再做讨论。《神佑宫记》碑阴题名中还有一例

比较特殊，即“明贞大师知东镇庙事本宫□张□”。此题名残缺两字，从现有文字推测此人

确实既是太虚宫道士，但又被派来参与东镇庙的管理事务。如果舍去碑刻中的“本宫”道士，

则《神佑宫记》正文和题名中所给出的专属东镇庙的道士，只有梅道隐、张德显、王道融、

“明贞大师”、刘道源、李道成数人。 

神佑宫的建立有利于东镇道众的扩充，道房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衡量道士数量的

标准之一。明代傅国《昌国艅艎》称东镇庙中有“道房七十余间”，25明代王居易的《东镇沂

山志》也记载称“道士居室共七十间”，26显示明代东镇庙最少具备容纳数十位道士的条件。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重修东镇沂山庙记碑》中的道士题名给出了更具统计价值的明代

道士数字。27这方重修碑铭给出 3 位住持和 33 位“本庙道士”的题名。尽管严格意义上讲

36 这个数字只能代表东镇庙道士数量的下限，但此次重修为民间主导行为，又涉及东镇庙

 
23 郦道顺：《东镇沂山元德东安王神佑宫记》，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

朐卷》，齐鲁书社 2011年版，第 8页。 
24 赵卫东：《沂山东镇庙及其宗派传承》，收赵卫东主编：《全真道研究》第 2辑，齐鲁书社

2011年版，第 285页。 
25 傅国：《昌国艅艎》，卷 4，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

局 2003年版，第 26页。 
26 王居易：《东镇沂山志》，卷 1，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

闻出版局 2003年版，第 124页。 
27 赵秉忠：《重修东镇沂山庙记碑》，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

鲁书社 2011年版，第 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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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道众切身利益，或可推测这个名单实际囊括当时所有（至少大多数）的东镇道士。康熙

二年（1663年）年的《重修东镇庙落成记》与前者类似，此次重修活动东镇庙道众肩负募化

之责，推测碑记最末题名可能也涵盖东镇庙所有道士（9人）。但有一特殊现象值得注意，碑

文提及重修活动中道众内部产生矛盾，曹真惟、石冲月、石冲明三人隐匿石灰受到谴责，此

三人未出现在碑刻最后的题名中。二者相加，此时东镇庙最少有 12位道士。如果康熙二年

《重修东镇庙落成记》给出的题名就是东镇道士的总数或涵盖大多数东镇道士，那么便可发

现明末到清初重修之前东镇道士数量有明显的缩减趋势。秦国帅有关山东全真道分布的研

究，发现乾隆初年黄册记载的山东府县僧道统计数据，其中临朐县全真道士共计 16位。28显

然，这 16位全真道中包含着东镇庙的全部正规道众。除以上碑记外，晚清和民国临朐方志

显示东镇庙日渐荒颓，庙中道士居所数量锐减，东镇庙道士数量大幅下降。《光绪临朐县志》

记载当时东镇庙已破败不堪，“公所、道房各三间，瓴𤭧不具，荫以重茅。”29此后在地方官

府不作为和地方匪乱昌盛的背景中，东镇庙情况更是江河日下，至民国时期“庙宇日荒颓矣”，

30道士似乎也仅剩下张礼修、侯智深而已。31 

根据以上讨论，大致可给出如下判断：东镇庙在金代开始由道士管理，庙中最初只有两

位道士，但可能很快便开始扩充。元代东镇庙神佑宫建立，东镇庙道士人数快速增长，至明

万历年间东镇庙最少有 36位道士。清代开始东镇庙道士总数不断减少，乾隆初年时东镇庙

正规道士人数上限是 16位，至光绪时期恐怕只有数人（依“道房三间”判断），民国二十九

年（1940年）时只余两人。以上有关东镇庙道士人数的推定无法涵盖“道童”等尚未获得正

式道士身份的人等，所得数字偏向保守，但道众规模的明显起伏亦足以揭示东镇庙在历史上

兴衰大势。 

2、东镇庙道士宗派归属及与地方道司关系 

赵卫东的一项研究，关注东镇庙道士题名（尤其有师徒关系者，如《唐教玉墓碑》和《赵

守身墓碑》的记述），将道士姓名与《诸真宗派总簿》等材料记载之全真道字派进行对比，

并联系全真道传布范围的时空变化，认为元代东镇庙道士确属全真道，但具体派系不明；自

嘉靖末开始，东镇庙中明显存在华山派和丘祖又派两派全真道士，其中丘祖又派为华山派道

士唐教玉所创，两派法脉一同居于东镇庙中。32赵卫东的以上判断当可依从，此无必要重复

 
28 秦国帅：《山东全真教的教团规模、分枝岔派与地域分布（1368-1949）》，收赵卫东主编：

《全真道研究》第 3辑，齐鲁书社 2014年版，第 193页。需要注意的是，庙宇中存在“不

在编”道士的情况，这些确实存在的修道者未必被登记在册。 
29 姚延福：《光绪临朐县志》，卷 5，收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汇编》，潍坊市新

闻出版局 2002年版，第 148页。 
30 刘仞千主编：《民国临朐续志》，卷 15，见收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汇编》，

潍坊市新闻出版局 2002年版，第 532页。 
31 李焕章：《民国二十九年重修寝殿碑记》，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

卷》，齐鲁书社 2011年版，第 131页。 
32 赵卫东：《沂山东镇庙及其宗派传承》，收赵卫东主编：《全真道研究》第 2辑，齐鲁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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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 

金代东镇庙道士是否全真道不易确定，根据前述东镇道士杨道全被称为“传度师”的情

况来看，其更可能是“正一道士”。以此而论，全真道入主东镇庙的情况，发生时间可能要

更晚一些。根据目前所见材料，有理由怀疑全真道入主东镇庙起源于元代，且与当时东镇庙

的“托管”存在关联。前述元至治二年（1322年）《神佑宫记》信息丰富，值得关注。碑记

的作者为“本宫上院太虚延寿宫玄坛提举”郦道顺，根据碑文记述，梅道隐曾任东镇庙提点，

元大德二年（1298年）朝廷遣使致祭东镇后，梅道隐受命“选保到太虚宫”，此时“提点张

德显可知本庙事”。33次年，掌教大真人下命，正式任命张德显“充东镇沂山神佑宫提点勾当，

知元德东安王庙事”。从“提点张德显可知本庙事”的用语，可判断张德显原本应当就是东

镇庙中的一名“提点”。张德显在任期间，积极兴建神佑宫，但不久去世，由“太虚宫提点

唐志迁摄管其事”，完成修造工程。曾担任东镇提点的梅道隐在去往太虚宫后，“官运亨通”，

于“至大二年己酉（1309年）、延佑三年丙辰（1316年），两经宣授真静纯德大师、本路都

道录、东镇、太虚宫提点，经今积有其年”。梅道隐在大德二年转任太虚宫提点后似乎在某

个时间再次担任东镇庙提点，如元皇庆二年（1313年）《脱欢、蔡文渊昭告碑》中即有“东

镇提点梅道隐”的题名。34接着，郦道顺为神佑宫的修造表达敬意，在接下来的题名中，出

现大量“本宫”（太虚宫）道士。正如赵卫东所述，这方碑刻展现出神佑宫、太虚宫、东镇

庙之间的密切关系，但其有关东镇庙是太虚宫“下院”的观点或许还可商榷。35有关东镇庙

是太虚宫下院的观点，系从碑文作者自称“本宫上院太虚延寿宫玄坛提举”郦道顺得来。但

这一判断道理不畅，且无任何材料称东镇庙或神佑宫为“下院”，恐推求过度。本人怀疑太

虚宫与东镇庙和神佑宫之间，更可能是道官制度上的“上下级”关系，而这又涉及到东镇庙

道士的“独立性”问题。 

简单而言，我怀疑元代益都路道录司设在太虚宫。《神佑宫记》中提及的太虚宫，赵卫

东已经做过讨论，指出其就是青州城内的太虚宫。36有关太虚宫的情况，青州地方资料多有

记载，内容较为一致。元代于钦《齐乘》指出普照寺位于府署东北隅美政坊，而太虚宫则位

于普照寺之南，是益都知府将自家馆舍施舍给丘处机而建立的道观。37但正如赵卫东指出的

 

2011年版，第 274-289页。 
33 此句赵卫东等人断为“道录梅公，依奉御史台官之命，选保到太虚宫提点，张德显可知本

庙事”，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 2011年版，第 8页。

笔者认为此句当标点为“道录梅公，依奉御史台官之命，选保到太虚宫，提点张德显可知本

庙事。”断句不同对文意理解有一定影响。 
34 《脱欢、蔡文渊昭告碑》，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

2011年版，第 6页。 
35 赵卫东：《沂山东镇庙及其宗派传承》，收赵卫东主编：《全真道研究》第 2辑，齐鲁书社

2011年版，第 285页；《昊天宫的创立及其宗派传承》，《宗教学研究》2014年 4期，第 3页。 
36 赵卫东：《昊天宫的创立及其宗派传承》，《宗教学研究》2014年 4期，第 3页。 
37 于钦：《齐乘》，卷 4，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2—1986年版，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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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更具史料意义的《清虚纯德辅教真人祠堂记》指出，丘处机修道的太虚宫是“栖霞太

虚宫”（位于今烟台），益都路太虚宫则是丘处机弟子范全生购买知府徐氏馆舍建立的道观。

38由于范全生与栖霞太虚宫的深厚因缘，导致两所太虚宫之间很可能形成“上下院”关系。

《齐乘》等当地方志在介绍青州寺观时太虚宫往往作为道观中的第一所出现，推测太虚宫至

少在元代曾是益都路道教中心之一。根据元代道教管理制度规定来看，自元世祖忽必烈

（1260—1294年在位）时开始，路设道录司，州设道正司，县设威仪司形成定制。39益都路

道录司的所在缺少直接记载，本人之所以怀疑太虚宫即益都路道录司的根据如下： 

1、 根据目前搜集到的资料来看，梅道隐仅担任过东镇庙和太虚宫两庙提点，但他同时
又是“益都路都道录”，拥有总领益都路道录的权力和义务，依理当为道录司所在宫

观道士。毫无疑问，益都路道录司所在绝非东镇庙，于是唯一选项即太虚宫。 

2、 《神佑宫记》记载梅道隐从东镇庙选保太虚宫，是奉“御史台官之命”，而张德显知
东镇庙事则只需全真道掌教大真人降札。任命机构的差异，显示梅道隐改属太虚宫

是去担任具有一定官方地位的“道官”，推测太虚宫应当是道官所在之宫观。 

3、 根据附表 1所列道士名录可知，明初一段时间内，陪同官员致祭东镇的地方道士主

要是临朐县道会司道士。稍早的洪武二年（1369年）致祭东镇时，则是太虚宫道士

陪祭。40事实上，表格中所列元代《伽八徵残碑》中的“宣道和”在至正八年（1271

年）《东镇时享之记》和至正十年（1273 年）的《代祀东镇记》中也曾现身，身份

也都是“太虚宫提点”。41两相参照，推测至洪武初年以前太虚宫可能是当地道教管

理中心所在。 

若以上分析成立，那么益都路太虚宫与东镇庙之间就存在制度层面的“上下级关系”，太虚

宫可以向东镇庙派驻道士，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托管这所国家祠祀。然而，东镇庙毕竟是“国

家祠祀”，一所地方道观不可能将之彻底改造为自家“下院”，于是在东镇庙中建造一所专属

道教的神佑宫便成为方便守庙道士管理和生活的不错选择。因此，尽管《神佑宫记》信誓旦

旦地宣称前代碑刻记载“庙之右神佑宫者，乃知庙道士参礼之所”，但这样的道教建筑在金

 

941，第 764b页。 
38 王瑞：《清虚纯德辅教真人祠堂记》，见王宗昱编：《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编》，北京大学出版

社 2005年版，第 40-41页。 
39 元代地方道官系统的详细情况，参程越：《金元时期全真道宫观研究》，齐鲁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第 122-130页。 
40 沂山作为“青州之镇”，由青州（或元代的益都路）道司负责陪同祭祀，要比由临朐县道

司陪同更为合理。推测明前期临朐道会司介入东镇庙祭祀事务，可能主要是出于近便等原因

的考虑。 
41 咬哥：《东镇时享之记》，见王居易：《东镇沂山志》，卷 4，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

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局 2003年版，第 139-140页；桑哥的斤：《代祀东镇记》，

见王居易：《东镇沂山志》，卷 4，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

闻出版局 2003年版，第 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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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之前东镇仍由庙令管辖的时代却并不容易存在；而在金大定十三年后，考虑到金代东镇庙

道士人数不多，即使这座神佑宫真的已经建立，规模也不可能太大。因此，太虚宫或益都路

道录司的介入应当可以作为东镇庙道教史上的一个分水岭，神佑宫的建立则可以算是东镇庙

道教团体拓展的标志。东镇庙与太虚宫之间的制度性关联，导致太虚宫中的全真道派得以在

东镇庙中顺利传播——东镇庙也由此得以“全真化”。与太虚宫或益都路道录司的关系，有

可能使东镇庙道团缺少真正的“独立性”。原始材料缺失严重使我们无法了解至治二年至明

代初年间双方关系的变迁，但由前揭洪武二年《敕祀东镇庙记》中陪祭道士是“太虚宫守庙

道士王德祚、邹德明”的情况，42可以推测太虚宫之于东镇庙的“托管”关系（不论实际上

的还是名义上的）有可能维持至少数十年时间。但在洪武二年之后，现存东镇碑刻显示东镇

庙不再与太虚宫存在任何关联。事实上，根据《嘉靖青州府志》的记载，太虚宫在明代嘉靖

之前就已被改造为青州府儒学。43 

从本文附表 1搜集的永乐四年（1406年）到成化元年（1465年）朝廷致祭碑题名来看，

明初“道会司”取代太虚宫（益都路道录司）参与到东镇庙的官方祭祀活动中。道会司是明

代洪武十五年（1382 年）开始设立的县级道教管理组织。44综合《嘉靖临朐县志》《康熙临

朐县志》《咸丰临朐县志》《民国临朐续志》等材料的记载，45可知明初东镇致祭碑上的“道

会司”位于临朐县紫微观。紫微观位于临朐县衙以南，在《康熙临朐县志》所附临朐县图中

有所反映。此观为元中统年间（1260—1264年）建，但暂未发现有资料显示元代地方道司设

立其中。《山左金石志》著录《紫微观碑阴》，怀疑是中统建观时所刻。46明至清，临朐道会

司长期定于此观，《康熙临朐县志》给出道会司两位道士姓名“杨和芳；遗徒：李教真。”47

 
42 金斗辅：《敕祀东镇庙记》，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

2011年版，第 15页。 
43 冯惟敏等修：《嘉靖青州府志》，卷 7，《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书店 2014年版，

册 56，第 32页。 
44 参刘康乐：《明代道官制度与社会生活》，金城出版社 2017年版，第 73-84页。 
45 冯惟敏等修：《嘉靖临朐县志》，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汇编》，潍坊市新闻

出版局 2002年版，卷 2，第 14页，卷 4，第 27页；尹所遴等修：《康熙临朐县志》，卷 1、

卷 2，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汇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 2002年版，第 50页、

第 54页。 

姚延福：《光绪临朐县志》，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汇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

2002年版，卷 4，第 141页，卷 5，第 147页；刘仞千主编：《民国临朐续志》，卷 6，见政

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汇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 2002 年版，页 417-418，卷 8，

页 449 
46 阮元：《山左金石志》，卷 21，见《石刻史料新编》第 1辑，新文丰 1988年版，册 19，第

14719a页。 
47 尹所遴等修：《康熙临朐县志》，卷 2，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汇编》，潍坊

市新闻出版局 2002年版，第 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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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至光绪年间，临朐道会司“今无定所”，48显示紫微观道教已经失势。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

年），紫微观改为国术馆。49在明初官方东镇祭祀活动中，临朐道会司取代了太虚宫的位置，

但其却不可能在二者之间建立原先“太虚宫-东镇庙”的“托管”关系。因此，即使永乐四年

到成化元年间，临朐道会司参与了东镇庙的祭祀活动，也不会对东镇庙道教团体的独立性造

成任何影响。事实上，自成化三年（1467年）至清末的东镇庙石刻中，现有东镇碑刻上再也

没有出现道会司道士的题名。此时临朐县道会司显然并未消失，题名的缺位显示出其权力和

地位的坍缩。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东镇庙道士的“独立性”有所增强。 

3、东镇庙道士的地位 

整体而言，从元至清，东镇庙道士的政治地位有逐渐降低的趋势。元至明洪武年间，东

镇庙神佑宫可能是由太虚宫（益都路道录司）派驻、托管，此时段主管东镇庙的一些道士拥

有相对较高的道官身份。以目前所知最详的梅道隐为例，其不仅出现在至少两个元代东镇致

祭碑题名中，还曾作为益都路道判和益都路都道录参与青州的道教活动。50然而，与其说梅

道隐等东镇庙道士拥有相对较高的政治身份，不如说太虚宫道士拥有特权。降至明代，东镇

庙道士的政治身份主要反映在参与朝廷致祭活动和纪念碑刻题名中。从附表 1可以发现，尽

管中央派遣道士担任东镇祭祀官的现象在永乐（1403—1424年）之后就已不再出现，51但贯

穿整个明代，东镇庙的守庙道士均能以正式身份参与东镇祭祀活动。在清康熙统治时期

（1662—1722年），东镇庙道士仍可在东镇致祭碑上留下题名，但在康熙之后的大量官方东

镇祭祀碑刻中，再无东镇庙道士出现。结合对清代道教史的了解，这一现象反映清代统治者

将道教排除在国家祭祀礼仪之外的努力——尽管官方还是需要道士作为义工维系国家祠庙

的存在。52 

之所以说道士对东镇庙的维持具有一定“义务性”，在于除祭田外，东镇道士无法从官

 
48 姚延福：《光绪临朐县志》，卷 5，收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汇编》，潍坊市新

闻出版局 2002年版，第 147页。 
49 刘仞千主编：《民国临朐续志》，卷 8，收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汇编》，潍坊

市新闻出版局 2002年版，页 449：国术馆，“民国二十二年春成立，初以北关财神庙院为馆

址，旋移居城南门里紫薇观。经费系省款。以县长周钓英为正馆长，邑人郎益文为副馆长，

内设教练二人，招生学习国术。今共有学生三十余人云。” 
50 杨志运：《重建昊天宫碑》，见赵卫东、庄明军编：《山东道教碑刻集·青州 昌乐卷》，齐

鲁书社 2010年版，第 349页；马骧：《大元降御香之记》，见赵卫东、庄明军编：《山东道教

碑刻集·青州 昌乐卷》，齐鲁书社 2010年版，第 350页。 
51 林巧蔚对嵩山中岳庙的研究也发现明仁宗（1424-1425在位）之后，朝廷改派遣儒臣祭祀

中岳，再未有道士充当致祭使者。这一现象代表着“至明朝中后期，祭祀五岳的权利已收回

儒家手中。”见林巧薇：《试论嵩山中岳庙与宋以后国家祭祀礼制的关系》，《世界宗教文化》

2017年第 3期，第 129页。 
52 相应的，道教方面则获得一所由国家提供部分支持的宫观。在某种程度上讲，由道士来打

理这座远山中的祠庙，对道教和官方而言是“双赢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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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祭祀中获得经济利益。元至元二年（1335 年）《代祀沂山记》记载，当年祭祀东镇前夕，

“遂命道士鸣钟鼓、列樽俎醮事焉。”53其余涉及东镇祭祀的元明清碑文均含混地称“有司”

负责仪式准备工作，因此不易判断道士参与仪式准备之程度和延续性到底如何。但考虑到诸

如铁锅等祭器一直保存在东镇庙中，54推测道士长期参与东镇祭祀的准备工作应当合情合理。

以清代临朐方志给出东镇祭祀的规定费用为例，便可发现县府所支出的祭祀费用相当低，55

东镇庙道士没有什么从中获利的机会。56 

综上，尽管能够反映东镇庙道士政治地位的材料非常少见，但从致祭碑题名等情况可知，

自元至清，东镇庙道士未因打理“国家祠祀”而获得特殊的权力和地位。与此同时，东镇庙

也从来没能成为地方（不论是临朐县还是青州府）道教的中心。在官方眼中，东镇庙中的道

士主要充当着山中祠祀的“义务看守人”。对东镇庙道士的无视态度在地方志文献中也获得

反映——如前文所述，历朝临朐县志均未录入任何一位东镇庙道士的事迹。57但东镇庙道士

并非全然按照朝廷的意愿约束自身功能，而是通过参与东镇庙的修造等活动成为东镇庙的实

际维持者和掌控者，在此过程中不断加深东镇庙的道教色彩和民间特色。有关这些情况，本

待第二部分详论。 

4、诗歌游记中的东镇庙道士 

保存至今的东镇碑刻中，以官方祭祀碑所占比重最大，但其中对东镇道士的记述太过稀

少零散，很难从祭祀记文中获得东镇道士的描述性信息。但若干赞颂沂山景致的诗歌文章却

给出了些许东镇道士的描写，这类材料中有相当一部分曾刻碑沂山。以下有必要转换角度，

从这些文学作品中寻找东镇道士的蛛丝马迹，管窥东镇庙道士的日常生活。 

 

 
53 刘思诚：《代祀沂山记》，见王居易：《东镇沂山志》，卷 4，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

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局 2003年版，第 138页。 
54 王居易记载祭器中的三百斤大铁锅保存在庙中。此外，诸如洪武年间敕赐的“桌三十六

张”之类，显然不可能收在县衙库房，而只能由东镇庙道士保管。有关这些祭器，见王居易：

《东镇沂山志》，卷 1，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局

2003年版，第 124页。 
55 顺治十四年（1657年）的《临朐县赋役全书》记载东镇祭祀支出为“十两”（见《临朐县

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局 2003年版，第 228页）。这个数字后来又经历减损，《光绪临

朐县志》记为“东镇庙祭银九两八钱一分六厘”（卷 6，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

志汇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 2002年版，第 157页）。 
56 这一现象也发生在同样由道士打理的南镇庙中，见马晓琳：《地方社会中官方祠庙的经济

问题：以元代会稽山南镇庙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 3期，第 12-17页。 
57 有关于此，并非东镇祭祀碑记和方志中特有的现象，儒生对将岳镇海渎庙宇交与道士打理

怀有一定负面态度，见马晓琳：《国家祭祀、地方统治及其推动者：论元代岳镇海渎祭祀》，

《西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 5期，第 193-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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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东镇图，引自《咸丰青州府志》卷 1 

 

沂山风景优美、林木茂盛，百丈崖、瀑布泉等自然景观驰名遐迩，历史和人文景观均具

有很高的游赏价值。青州和临朐等历代方志对这些景观大加赞赏，《民国临朐续志》给出所

谓的“临朐八景”中“百丈瀑布”和“沂山晚翠”正是东镇沂山的盛景。58不少文人留下赞

誉东镇沂山的诗篇，被方志和今人编纂的地方文史著作收录。在这些文学作品中，偶尔会出

现有关东镇道士形象。 

明代游览东镇沂山的山东参政陈沂（1469-1538年）和西峰主人张继孟（卒于 1644年）

的两首诗歌，显示东镇道士擅长笙箫： 

陈沂《东镇道院松下看月闻道人吹笙》：月满松荫露满苔，偶乘清夜坐仙台。道人两两

闻笙吹，疑是缑山子晋来。59 

张继孟《观百丈崖瀑布》十绝之六：道士笙箫聒瀑泉，洞中为问有无仙。神仙若有知吾

到，定扫云床夜对眠。60 

 
58 刘仞千主编：《民国临朐续志》，卷 7，收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汇编》，潍坊

市新闻出版局 2002 年版，第 431-432 页。沂山景观的完整介绍，参潘心德主编：《东镇沂

山》，济南出版社 1998年版，第 27-264页。 
59 陈沂：《东镇道院松下看月闻道人吹笙》，见王居易：《东镇沂山志》，卷 5，见政协临朐县

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局 2003年版，第 155页。 
60 张继孟：《观百丈崖瀑布》，见王居易：《东镇沂山志》，卷 5，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

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局 2003年版，第 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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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镇道士的笙箫不仅是为了自娱，百丈崖瀑布边的乐声更像是为接待重要宾客而进行的表

演。明人欧阳琏的《丙申秋，摄祭东镇登百丈崖时，道士操箫鼓以从》盛赞东镇道乐“狂歌

清与箫声和，天乐层霄奏几回。”61 

东镇景观中有一“三歧古柏”较为著名，获得不少记述和赞誉。东镇庙道士作为古柏“奇

迹”的解说者，多次出现在东镇游记文章中。王居易在对三歧古柏的描述中写到：“柏在神

殿前，殆千余年物。道士相传，每朝廷将有祭祷，即此柏先有声，自本达于树杪，久乃寂然，

数日辄有中使至。”62古柏与官方祭祀之间产生通感，东镇道士既是奇迹的见证者，同时也是

奇迹的解说者。王居易的记述很可能是从黄景的作品中继承而来。黄景曾在成化二十三年

（1487年）祭祀东镇，并留下《祠东镇留题》和《咏古柏》等作品，二者均为王居易《东镇

沂山志》收录，相关石刻也保存至今。63《祠东镇留题》中的“柏鸣羽客占新典”一句，在

《咏古柏》的序言中获得解释： 

东镇庙前古柏，不知若干岁矣……典庙羽流云：相传为尧时所植，东一株每有声若吼，

远听之则乌乌然，起于本，即之则闻于末。如是者，朝廷必遣祭至，累验不爽。64 

孟养性嘉靖四十年（1561年）所作《游沂山记》与东镇庙的一起修造事宜有关，在这篇文章

中可以发现有关三歧古柏和东镇庙道士的一段记述。据孟养性所述，其与朋友游沂山时发现，

“一本三歧”的古柏“见存者二，其一倒置于旁，长数围丈，围数尺。”此时东镇庙道士正

在为重修庙宇缺少巨木为梁而苦恼，孟养性的友人王守吾建议以倒伏的古柏为梁。65寿光刘

昺（1401—1489 年）的《游东镇偶作》与王文翰（1550 年进士）嘉靖四十四年（1565 年）

的《乙丑夏宿东镇》给出东镇庙道士日常场景的两则描写，前者称：“茂林道者游，深涧仙

人迹”，66后者则记载“道士住宫人半老，诗人刻石旧加多。”67从刘昺和王文翰简单的诗文

 
61 欧阳琏：《丙申秋，摄祭东镇登百丈崖时，道士操箫鼓以从》，见王居易：《东镇沂山志》，

卷 5，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局 2003年版，第 166

页。 
62 王居易：《东镇沂山志》，卷 1，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

闻出版局 2003年版，第 125页。 
63 黄景：《祠东镇留题》、《咏古柏》，见王居易：《东镇沂山志》，卷 5，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

编：《临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局 2003年版，第 150页；碑石信息和拓片，见

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 2011年版，第 48-49页。 
64 黄景：《咏古柏》，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 2011年版，

第 48页。 
65 孟养性：《游沂山志》，见王居易：《东镇沂山志》，卷 4，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

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局 2003年版，第 144页。 
66 刘昺：《游东镇偶作》，见王居易：《东镇沂山志》，卷 5，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

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局 2003年版，第 150页。 
67 王文翰：《乙丑夏宿东镇》，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 2011

年版，第 83页；张孝友主编：《沂山石刻》，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9年版，第 317-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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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当然无法获得东镇道士的活动范围和年龄段分布信息，但却可以抓取东镇道士的朦胧印

象。 

原始材料的稀缺阻碍了对元明清东镇道士情况的更多追索，但保存至今的大量东镇庙修

造碑记却提供了一条线索，使我们可以从东镇庙宇的修造活动中窥探道士与这座庙宇日常运

作和维系间的关系。 

 
二、“官府-道士-民间” 

——守庙道士与东镇庙历代修造工程 

 

隋代以来，东镇庙一直是朝廷设置在沂山的国家祠庙。然而，元代以降，不论中央朝廷

还是地方官府对这座祠庙的维系工作都没能做到恪尽职守。对朝廷而言，五岳之属是更具政

权象征意义的祭祀对象，68作为附属的镇山祠庙的重要性则相对较低，因此对远方庙宇的维

持工作并不特别用心。稍后即可发现，宋代69以后中央朝廷对东镇庙的日常维系未发挥持续

性作用。地方而言，作为临朐县最重要的国家祭祀对象，东镇庙理应获得地方官府的重视。

 
68 有关五岳祭祀问题，可参牛敬飞：《古代五岳祭祀演变考论》，中华书局 2020年版。 
69 隋唐时期东镇祠庙的修造情况不详，目前仅有《隋文帝诏东镇沂山碑》（开皇十四年，594

年）、《重修东镇沂山祠记》（长安四年，704年）、《修东镇沂山记》（天宝元年，742年）碑

目存世（见附表 2），而碑石和碑文则早已亡佚。记述宋太祖修造东镇庙的碑石主要有三方，

分别是《创建东镇庙记》（或名为《宋太祖诏重修东镇庙碑》）（建隆三年，962年）、《沂山东

镇庙落成记》（乾德二年，964年）、《东镇沂山界碑》（乾德二年，964年），三者也已亡佚（见

附表），但从碑名等信息可知，此次东镇庙重修为宋太祖下诏所致，是中央朝廷主导的活动。

修造工程自 962 年开始，至 964 年结束。除重修东镇庙外，还规定东镇庙享有一片专属辖

区。根据《昌国艅艎》等临朐方志记载，隋唐时期“庙故在山椒，距今庙三十里。宋始移于

此”（傅国：《昌国艅艎》，卷 4，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

版局 2003年版，第 26页）。宋代移建东镇庙的活动，实际就是这次宋太祖诏令下的工程。

有关《东镇沂山界碑》所记载东镇庙的专享区域，在另外一方也已亡佚的碑刻中得到复述。

据成书于 1796年的《山左金石志》记载，彼时沂山东镇庙中尚存大安三年（1211年）所立

《律令禁约樵采东镇庙界内山场之碑》，碑文申述东安王庙（东镇庙）拥有之山场，禁止百

姓砍伐山场树木，委任“知庙道士及庙户人等一同收执”，并列出犯禁者所当遭受之惩罚（见

阮元：《山左金石志》，卷 20，见《石刻史料新编》第 1 辑，新文丰 1988 年版，册 19，第

14712页）。尽管大安三年《律令禁约樵采东镇庙界内山场之碑》全文已不存，但前揭元至元

二年（1322年）《神佑宫记》中的一段话抄录东镇庙禁樵采的赔庙土地四至，“东至义道约三

里，南至大岭约三里，西至黄泥户洞约二里，北至凤凰岭分水流处为界”。《神佑宫记》，见

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 2011年版，第 8页。此外，《东

镇沂山志》亦记载东镇庙有祭田百亩，“在庙之侧，皆守庙者种之”（卷 1，见政协临朐县委

员会编：《临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局 2003年版，第 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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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根据下文揭示的碑铭材料来看，虽然地方官员对东镇较为看重，但对东镇庙的维护却

常常显得力不从心。究其原因，既与临朐县的财政和社会情况相关，又与主政者的想法不无

联系。有关临朐县自元至清的详细财政情况不得而知，但类似隆庆三年（1569年）《临朐县

重修东镇庙记》中的话语却屡见不鲜： 

我明厘正封号，虔祀有加，庙貌崇严，规制大备。第时久就废，修建维艰。入嘉靖辛卯

以来，废殆极矣，而正典亦废。绌于财力，仅成类小室者以奉主位，大不称制。70 

根据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的《临朐县赋役全书》和光绪十年（1884年）的《临朐县志》

的记载来看，临朐县的财政中并没有专门用来维持东镇庙日常修造活动的经费，每年唯一配

给东镇庙的只有约十两纹银的祭祀开支。71另一个导致临朐官府对东镇庙日常维系用力不足

的原因，可能在于东镇庙的地理位置。东镇庙位于距临朐县城近百里之遥的沂山山麓，对于

临朐县府而言，这座国家祠庙既位于空间上的边地，又处于社会意义上的边缘，消极对待成

为节约统治成本的必要策略。事实上，正是由于东镇庙距临朐县城太过遥远，明代临朐县民

众为方便之故又在县城东北三里的委粟山上建起东镇行宫，方便祭拜，免去长途跋涉之苦。

72由于东镇庙远离县府的保护，导致此庙常常受到啸聚沂山的土匪骚扰。而对于时常出现的

土匪（详见后文）的忌惮和对庙宇有可能遭到洗劫和破坏的担忧，则又可能加深了地方官府

对于资助东镇庙的疑虑。 

因此，虽然东镇庙确属朝廷所有的官方祠庙，但仅凭官方之力并不能保障这座庙宇的维

系，庙宇的勉强维持还需等待其他力量的介入。最持续关注东镇庙庙貌的人，其实更可能是

从金代就开始居住其中的守庙道士。从东镇碑铭材料的记述来看，东镇庙的守庙道士当然希

望向官方请求足够的经济支持来保障庙宇完好，但当官方越来越无法满足其要求时，联合包

括士绅乡老在内的民间力量便成为更加务实的选择。73于此同时，民间力量对沂山神信仰怀

有好感，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愿意介入庙宇的维持工作，以此为个人和社群赢得神灵庇佑，

并争取荣誉和社会权力，实现增强社群凝聚力的现实效果——这一点在匪乱深重的临朐地区

尤其重要。74这导致所谓的“官方祠庙”，常常成为展示民间力量的舞台。道士由此扮演起特

 
70 王居易：《东镇沂山志》，卷 4，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

闻出版局 2003年版，第 144-145页。 
71 《临朐县赋役全书》，见《临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局 2003 年版，第 228 页；

《光绪临朐县志》，卷 6，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汇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

2002年版，第 157页。 
72 邓鹤：《重修委粟山东镇行宫记》，王居易：《东镇沂山志》，卷 4，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

《临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局 2003年版，第 145-146页。 
73 这里所谓的“民间”，采取杨美惠的观点，指从“关系”角度而言，促成其运作的机制和

关系是非官方的。相关论述参杨美惠著，赵旭东、孙珉译：《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

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 
74 明清以来，在匪乱逼迫下，依托庙宇凝聚人心的现象在当地并不罕见。如临朐县五井镇西

峪存《清同治十三年重修三元庙记碑》，记载咸丰（1851—1861年）末，土匪劫村，“村民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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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的中间人角色，帮助民间力量更顺利地进入东镇等官方庙宇之中。由此，以道士打理日常

的东镇庙成为中央朝廷、地方官府、民间团体力量交织的场域，庙宇的修造活动则成为表现

这些复杂关系的典型方面。有鉴于此，下面以现存东镇碑铭为主要材料，着重讨论金元明清

东镇庙的重要修造工程，借此展示守庙道士与官方和民间不同人群之间的互动关系。 

有关东镇庙历代重修，梁勇曾以“东镇庙建设情况表”进行罗列，75所列条目已较完善，

但其列表仅给出“时间”和“建设性质”两种信息。76本文附表 2 则尝试做出两方面调整：

第一，丰富信息内容，除年代、建设内容外，同时给出发起者、有否道士参与、碑刻出处等；

第二，增入包括神佑宫在内的东镇庙附属建筑的修造活动。表 2 中所列自唐至民国共计 23

起东镇庙修造事宜，但这里的统计数据显然没能囊括所有的东镇庙修造事件。部分记载东镇

庙修造事件的碑石消亡、甚至某些修造活动原本可能就没有立碑刻铭。如表 2中所述正德二

年（1507年）和嘉靖五年（1526年）的重修活动，便无相应碑铭可考，唯《东镇沂山志》

话及此事。77然临朐方志对东镇庙修造事宜的记载显然也不完整，表格中金代之前修造活动

异常稀少的现象便令人对这些较晚成书的方志的完备性心存疑虑。材料上的问题，使计量分

析的方法不完全适用于这里的研究，但对本文所搜集的经典样本的逐一考察，却可呈现一些

重要的历史信息。 

记载唐宋时期修造情况的碑铭已亡佚，且与本文所关注内容无关。金代正隆四年（1159

年）的《东镇修瓦殿记》碑石和碑文全文也已亡佚，仅《山左金石志》和《光绪临朐县志》

著录一些有效信息。78元代开始，因碑石、文章俱存，东镇庙一些修造活动的详情可为人所

知，以下详论。 

1、元大德二年（1298年）之后东镇庙神佑宫的修造 

元至元二年（1322年）的《神佑宫记》无疑是道教信息最丰富的沂山石刻。此碑长期矗

立于东镇庙中，基本信息为《山左金石志》卷 23、《光绪临朐县志》卷 9、《民国临朐续志》

卷 17 著录，目前最好的录文和研究则是赵卫东的成果。79有关此碑所反映的元代东镇道士

 

山寨以图存”。事后发现村子半成焦土，唯三元庙安然无恙，认为此庙灵异，故集众重修，

供奉香火。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 2011年版，第 196-

197页。 
75 梁勇：《镇庙建筑与祭祀研究》，东南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第 7-8页。 
76 “时间”包括朝代和建设年代；“建设性质”实际指建设项目所包括的内容。 
77 王居易：《东镇沂山志》，卷 1，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

闻出版局 2003年版，第 124页。 
78 阮元：《山左金石志》，卷 19，见《石刻史料新编》第 1辑，新文丰 1988年版，册 19，第

14675a页；姚延福：《光绪临朐县志》，卷 9之下，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汇

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 2002 年版，第 178-179 页；又参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

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 2011年版，第 342-343页。 
79 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 2011年版，第 8-10页；赵卫

东：《沂山东镇庙及其宗派传承》，收赵卫东主编：《全真道研究》第 2辑，齐鲁书社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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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前文已结合赵卫东的研究做以讨论，这里着重关注碑文记载的庙宇修造活动。 

根据碑文所述，元大德二年（1298年）诏封沂山神为元德东安王，80事后参与祭祀者读

东镇旧碑，发现天宝、大安等碑称： 

庙之右神佑宫者，乃知庙道士参礼之所也。庙之左馆驿者，乃祭者宿斋之处也。又有陪

庙之地四至……知庙道士传度师杨道全立石。81 

前文指出《神佑宫记》所录古碑“四至”当出自大安三年的《律令禁约樵采东镇庙界内山场

之碑》，但前半段的来源则难以判定。根据下文可知，原本的神佑宫在元大德二年时已不存，

次年张德显正式获掌教大真人任命担任东镇沂山神佑宫提点、知元德东安王庙事。按时间来

看，颁布任命的掌教大真人是全真道士张志仙（1224—1308年？；任期 1285—1307年）。82

程越指出元代全真掌教拥有代皇帝祭祀岳镇海渎和任命宗门提点、宫观住持的权力，83与《神

佑宫记》所述吻合。然此时既无神佑宫，则“神佑宫提点”一职便尤显突兀。概大德二年诏

封元德东安王后，道士们确定重修神佑宫的计划，故在提请张德显接替转任“太虚宫提点”

的梅道隐担任东镇提点的同时，84一并提请令其担任神佑宫提点，藉此使神佑宫的复建工作

获得来自道教上层的支持。 

据《神佑宫记》记载，成为神佑宫提点知东镇庙事的张德显随即展开修造工作。“其人

任内，建三门，复隐殿，补神像，又于庙右其旧址重修神佑宫。”然张德显不久羽化，太虚

宫提点唐志迁继承事业。85至《神佑宫记》立碑之前，又“奉上重修，庙宇更张”，最终使得

包括神佑宫在内的东镇庙建筑群获得良好修缮。根据此碑正文及碑阴题名来看，这次修造活

动虽然有地方官员参与且最终获得朝廷支持，但整体而言却是由东镇庙和太虚宫道士主导的

 

版，第 274-289页。 
80 此次诏封碑刻存世，相关信息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

社 2011年版，第 1-2页。 
81 郦道顺：《东镇沂山元德东安王神佑宫记》，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

朐卷》，齐鲁书社 2011年版，第 8页。 
82 参程越：《金元时期全真道宫观研究》，齐鲁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第 29页。 
83 程越：《金元时期全真道宫观研究》，齐鲁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第 127页。 
84 有关梅道隐转任太虚宫提点而将东镇庙事委托张德显的情况，《神佑宫记》述之甚详。又

据《元皇庆二年（1313年）脱欢、蔡文渊昭告碑》题名，可知此前“圆明真静纯德大师”梅

道隐曾担任东镇提点，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 2011年

版，第 6页。《元延祐（1319年）六年残碑》题名“圆明真静纯……”，当亦为担任东镇提点

的梅道隐，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 2011 年版，第 7

页。 
85 从《神佑宫记》来看，太虚宫“提点”不止一位，正文之后的题名中除“本宫提点张志迁”

外，还有“本宫提点曹志明”、“本宫提点赵志元”、“本宫提点杜道方”等。立碑时全权掌管

神佑宫者当为“东镇庙神佑宫住持提点王道融”。见《神佑宫记》，赵卫东、宫德杰编：《山

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 2011年版，第 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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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非常有趣的是，碑阴题名中本应作为全碑收束的刊石和书丹人题名之后，又列出大量

当地庄户百姓的题名，显示碑阴文字至少分两次刻成，地方民众在道士感召下也积极参与此

次神佑宫和东镇庙的修造活动。从民众题名可知，此次受到感召的民众基本以个人和小家庭

身份参与东镇庙修造活动，与下文将看到的一些以村社为单位的集体行为有所不同。 

有关神佑宫的废止情况缺少直接记载。《明成化元年（1465年）李木代祀碑》碑阴题名

出现“神佑宫住持崔守诚”，则此时神佑宫尚存。86《明成化三年（1467 年）重修东镇庙记

碑》道士题名为“本庙住持王志琮”。87《明成化六年（1470 年）李希安代祀碑》中崔守□

（诚？）也为“本庙住持”。88结合此后明清沂山和临朐方志以及碑石材料均不见神佑宫、王

居易《东镇沂山志》所绘东镇庙图（图 2）亦不见此宫踪影的情况，89推测神佑宫可能在成

化初年废止。90 

 
图 2：东镇庙图，引自王居易《东镇沂山志》 

 

2、明成化（1465—1487年）至正德（1506—1521年）年间的几次重修活动 

明成化年间两次由地方官府主导的东镇庙重修活动，使我们有机会看到围绕东镇庙重修

 
86 《明成化元年李木代祀碑》，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

2011年版，第 32页。 
87 刘珝：《明成化三年重修东镇庙记碑》，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

齐鲁书社 2011年版，第 35页。 
88 《明成化六年李希安代祀碑》，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

社 2011年版，第 37页。 
89 王居易：《东镇沂山志》，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

局 2003年版，插图（无页码）。 
90 即将论及的成化三年东镇庙重修活动中，也不见提及神佑宫，亦可作为辅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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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的权力和话语博弈。正德十年（1515 年）的重修则从反衬出官府对东镇庙的维持和管

控存在很大疏漏，东镇庙的维持需多方协作方可完成。 

明太祖朱元璋（1368—1398 年在位）取消岳镇海渎人爵的诏令对沂山东镇庙产生直接

影响，巨大的《大明诏旨碑》（即《明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诏定岳镇海渎神号碑》）成

为东镇庙中最具象征意义的帝国建筑之一。91朝代更替时对正统性和统治合法性的诉求，使

中央朝廷在一段时间内尤其关注帝国象征物和象征仪式的维护，对包括东镇庙在内的国家祠

庙的修复工作给予大力支持。尽管文字漫漶、但碑石仍在的《明洪武九年（1376年）敕修东

镇庙记碑》记录了明初期中央朝廷下令，委任临朐县府重修东镇庙的情况。92从残存碑文来

看，此次重修完全是中央朝廷命令下，由临朐县官府全权负责的修造活动，不见道士和民间

力量参与的任何迹象。洪武九年（1376年）至成化初年，朝廷不断派遣使者前往东镇祭祀，

但从方志和碑铭的记载来看，在近百年的时间里东镇庙没能获得来自中央朝廷的重修资助。 

《临朐县重修东镇庙记》记载了成化三年由临朐县官府负责的重修活动。93据记载，东

镇庙“旧在沂山之麓，庙貌废置不一，皆不足以惬观瞻。”成化二年（1466年）冬，原杰（1417—

1477年）出巡山东拜谒东镇庙后，叹息“庙之弗饬，何以妥神灵，是可后乎？杰奉命抚临一

方，既期民不告饥，岁仍大稔，非神默佑之所致乎？又况事神治民，吾徒之所当尽者乎？”

于是命青州府知府李昂、临朐县知县卜钊“力假于民，财出于公”，负责整饬庙貌。面对原

杰的叹息和命令，两位地方官员感到惶恐紧张，于是“毋懈毋缓”，立即投入东镇庙的修复

工作。工程从成化三年（1467年）正月延续到六月，成果是“自正殿及西序，凡一十五楹，

神库、神厨、披兵房、宰牲房、门楼，凡二十五楹。我太祖高皇帝御制碑文，楼于其上，及

香亭三门凡五楹，外至公馆使客之位，靡不毕具。”原杰的几重拷问无疑是在反复重审东镇

庙的国家祠祀性质，对地方官府肩负修缮国家祠庙义务的强调实际就是在坚定官方拥有掌控

国家祠祀的大权。原杰的观点获得青州府、临朐县官员们的认同，碑末称“大臣忧国忧民，

兴废举坠，而图惟辑宁者，大臣之职也。有民人社稷之寄，而能协志毕力，不劳于下者，守

令之职也。”值得指出的是，成化三年的重修确实是官府主持的修造活动，但题名显示包括

东镇庙主持在内的至少四位守庙道士参与了相关活动，只是具体负责事项无从得知。 

负责成化三年东镇庙重修活动的李昂和卜钊，作为陪祭官员也参与了接下来几年里朝廷

使者的致祭活动，如成化四年（1468年）原杰代祀碑、成化六年（1670年）李希安代祀碑

中皆列出他们的名字。94根据《成化六年李希安代祀碑》可知，当年五月李希安祭告东镇的

 
91 《大明诏旨碑》于岳镇海渎庙皆曾树立，此碑甚为著名，对国家山川祭祀产生直接影响。

有关树立在东镇的这方碑刻的基本情况，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

齐鲁书社 2011年版，第 16-17页。 
92 《明洪武九年敕修东镇庙记碑》，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

书社 2011年版，第 18-19页。 
93 刘珝：《临朐县重修东镇庙记》，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

社 2011年版，第 34-35页。本段引文皆出于此，不赘出注。 
94 《明成化四年原杰代祀碑》《明成化六年李希安代祀碑》，分别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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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山东自成化五年（1469年）秋至六年夏持续干旱，“夏麦无成，秋田未种”，望神灵有

好生之德，体恤下民，降下甘霖。稍晚，翁世资的东镇庙祭祀，95引起东镇庙的又一次修造

活动，并在两年之后树立一方纪念性碑刻——《东镇沂山寝庙成记》。据这方树立于成化八

年（1472 年）的碑刻记载，成化六年干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翁世资率领李昂等人祭祀东

镇，仪式期间发现沂山神像旁设女神配享。秉持儒家立场的翁世资叹息，认为“设神之像以

祭，固非所经，复设女神以配其享，尤为渎礼，左右又列男女之神以为从卫，其亵神渎祀孰

有过于此哉？”于是命青州府知府李昂纠正。有关沂山东镇庙中有女神像存在的情况，元代

于钦的《齐乘》中给出一些线索。于钦记载称，沂山地区存在山神夫妇化身“石翁媪”帮助

宋太祖赵匡胤的传说，故当地人又称东镇庙为“翁婆庙”，庙内有石刻神像享受香火。由这

一称谓，可推测东镇庙当时应有男、女两位主神神像。同百年后的翁世资一样，针对这一乡

野气息浓烈的现象，于钦也嗤之以鼻：“俚俗诞妄，不经甚矣。”96面对翁世资的指责，李昂

则称，设立女神确实无朝廷礼制依据，但贸然移除女神恐使百姓“疑骇”，建议另创寝庙安

置女神，“庶上不失典礼之正，下则顺愚民之心。”翁世资遂同意此建议。寝庙建成后，李昂

又向翁世资报告了建造经历，指出工程自成化六年十月开始，至成化七年（1471年）闰九月

结束，由官府全权负责修造活动。事后山东地方官员集体请翁世资记述此事，立碑刻石。97

东镇庙中的这座寝庙意义特殊，后世正殿衰败不堪，这座寝庙被挪充正殿。与成化三年的修

造相比，成化六年的修造活动对神像的关注和调整尤其引人瞩目。女神像的存在与李昂的回

复显示地方民众对沂山神和东镇庙的认识有别于朝廷礼制。翁世资自然可以从儒家意识形态

和礼制出发，要求对国家祠祀东镇庙进行整改，但地方官员却必须考虑地方的现实情况对上

官的整改方案做出调整。因此，尽管成化六年的这次修造无疑是一场官方引领和主导的活动，

没有任何迹象反映道教和民间人士参与其间，但沂山女神的存在和不可随意抹杀却成为当地

民间力量的直观反映。因此，有关女神像的安置和寝殿建造活动，隐含着官方和民间两种话

语和理解体系的冲突。寝庙的建立可以看成是两种话语的互相妥协，来自官方的礼制要求似

乎占据上风，但沂山女神的继续存在却象征着对朝廷掌控权的潜在挑战。98成化三年和成化

 

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 2011年版，第 36页、第 37页。 
95 之所以判断此次祭祀是与李希安代祭不同的另一祭告，原因在于《东镇沂山寝庙成记》中

列出的祭祀官员组成与《明成化六年李希安代祀碑》不同，尽管二者祭告的原因都是当年山

东干旱。 
96 于钦：《齐乘》，卷 1，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2—1986年版，册

941，第 690a页。 
97 翁世资：《东镇沂山寝庙成记》，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

社 2011年版，第 38-39页。 
98 据调查，沂山地区民众对于沂山女神（东镇娘娘）神像仍存有记忆。据称上世纪五十年代

之前东镇爷爷和东镇娘娘神像仍然存在，此后才被捣毁。2006 年 5 与 6 日，在东镇寝殿下

掘出一残像，怀疑是东镇娘娘神像。《东镇娘娘神像残片》，见张孝友编：《沂山石刻》，山东

友谊出版社 2009年版，第 350-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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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两次官方重修活动，成为明代士人有关东镇庙的重要记忆，傅国在《昌国艅艎》中对之

做以专门记述。99但我们马上就会看到，中央朝廷和地方官府对东镇庙这样的远郊祠庙的掌

控，在持续性上往往比较有限。自上而下的加压和名正言顺的监管确实可以收到实效，但切

实地管控一座祠庙却需要持续不断地经济和精力投入，这对于中央朝廷和地方官府而言会带

来较大的统治成本。当国家衰落、地方贫乏或朝廷对地方祠庙关注有所下降时，这样的成本

付出与信仰收益，便显得缺少效率了。100  

根据《东镇沂山志》的记载，东镇庙在正德二年（1507年）和嘉靖五年（1526年）分

别出现青州府同知杨谏和临朐县知县王舜民主导的重修活动。101但有关这两次重修活动的细

节却并无任何材料可资参考。同书卷 4保存的《重修东镇庙记》是青州府同知杨谏所撰的碑

记，碑石今已不存，其所记者为正德十年（1515年）由青州知府朱岚溪下令的重修活动。102

据碑文所述，正德十年六月，新上任的朱岚溪发觉东镇庙“庙宇倾圮日甚，弗称吾皇尊崇之

意”，于是命令沂水县、临朐县地方官负责重修，后者筹集纹银四百两用于重修项目。然地

方官面临的情况异常艰难，“今以饥馑相仍，乌合弄兵，于青者为尤甚。故材木四空，民生

告劳也甚矣。水不可舟，山不可车，恒以弗克就绪为惧。”于是再次征询朱岚溪意见，希望

增加负责人员，群策群力。朱岚溪同意建议，在其斡旋下动用大量民力物力，不惜远途运输，

半年后修庙物资方大致完备。杨谏似乎对朱岚溪在民生不济时仍执着修庙的“劳民伤财”之

举有所不满，以暗含谴责的语言评价道：“其木石转运远至千里，近亦不减百里，左牵右曳，

民若弗胜。”在地方人士进一步捐献巨木后，材料终于齐备，东镇庙重修工程于正德十一年

（1516年）正月正式动工，耗时四个月完成。从杨谏的描述来看，修造工作并无任何扩建和

更改，而主要是翻新和加固旧有建筑结构，“文章虽如旧式，而劳实过之。”毫无疑问，此次

大型重修活动也是官府主导和引领的工程，但杨谏对重修之前东镇庙的破败及对青州、临朐

地区的统治困难的描述，印证了官府对这座“居深山穷谷”的东镇庙的管控和维系能力在持

续性方面的缺陷。尽管官府可以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对东镇庙进行大规模修缮，但这样的修缮

活动却充满“心血来潮”的意味，而这样的问题也为道教和当地民间力量深入东镇庙的维系

工作提供了机会。 

与元朝的情况相比，上述明洪武、成化、正德年间的修造活动，显示出官方对于民间力

量的抵制和对守庙道士权力的限制——责任与权力之间存在对等性，地方官府主动承担责

 
99 傅国：《昌国艅艎》，卷 4，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

局 2003年版，第 25-26页。 
100 考虑到中央朝廷在京城的年度祭祀中已经为东镇等地方神设置牌位，朝廷对这些山川神

灵的祭祀未必会因地方庙宇的破败和混乱而受到巨大影响。 
101 王居易：《东镇沂山志》，卷 1，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

闻出版局 2003年版，第 124页。 
102 杨谏：《重修东镇庙记》，见王居易：《东镇沂山志》，卷 4，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

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局 2003 年版，第 142-143 页。此碑业已不存，无法判断

是否有题名、题名中是否又有守庙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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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味着对东镇庙所有权的严格把握。然而，毕竟朝代有兴衰，人事有兴替，唯有居于沂

山的道士和民众长期环伺在东镇庙周围，他们对于这座庙宇的权力渗透和功能运作，在嘉靖

之后的几次修造活动中逐渐得到展现。 

3、明嘉靖（1522—1566年）至万历（1573—1620年）年间的几次修造活动 

沂山地区山林茂密，历史上是著名的匪寇聚集之所。匪患严峻的情况，对东镇庙的日常

运作产生直接影响，以神力剿灭匪患成为沂山神的一项特殊功能。金正隆四年（1159 年）

《东镇修瓦殿记》中记载伪齐阜昌年间（1130—1137年）“巨寇类臻啸聚此山，余党归集满

万余数”，地方官田绍祖题诗东镇庙壁，当日大破类臻，剿灭贼巢。103当沂山神在剿匪活动

中发挥作用时，作为酬谢，地方人士会选择以修缮东镇庙等方式报答神恩，明嘉靖三十五年

（1556 年）的东镇庙重修活动很可能就发生在类似背景下。非常重要的是，此次重修是募

集十方之力的结果。 

据王居易《东镇灭寇记》所述，嘉靖丙辰年（三十五年，1556年），“巨寇赵慈等恃强为

乱”，将攻临朐。赵慈进攻前，先往东镇庙卜签，三卜皆得下下。赵慈盛怒而去，未十里遭

遇官军。双方交战间，风向突变，有利官军，贼寇大败。事后官军讯问俘虏，后者称战斗时

看到东镇神助官军作战，故有此败。王居易感慨道：“以为东镇之灵应，果不负国家崇祀之

意云。”104或许就是在这次官军战胜赵慈之后，地方人士开始筹划重修东镇庙。王居易为这

项工程撰写了《重修东镇庙缘簿引》。105王居易在倡议中指出，东镇庙状况堪忧，“正殿寝宫

 
103 原碑及碑文均不存，碑文节录见姚延福：《光绪临朐县志》，卷 9之下，见政协临朐县委

员会编：《临朐县旧志汇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 2002年版，第 179页。 
104 王居易：《东镇灭寇记》，见其《东镇沂山志》，卷 4，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

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局 2003年版，第 143页。同一事件在傅国《昌国艅艎》（卷 8，

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局 2003年版，第 57页）等材

料中也得到记载。 
105 一些著作依据《东镇沂山志》的记载将《重修东镇庙缘簿引》的作者写为“前人”。但考

察《东镇沂山志》的录文体例可知，此处的“前人”指与上一篇文章作者相同。这份募集号

召，紧接于王居易《东镇灭寇记》之后，作者为王居易无疑。《重修东镇庙缘簿引》没有写

明年月，笔者判定其与嘉靖三十五年丙辰修庙有关的依据如下。1、王居易在《东镇沂山志》

中将自己的两篇文章《东镇灭寇记》《重修东镇庙缘簿引》相临排列，暗示二者之间可能存

在关联。2、《康熙临朐县志》明代“义士”中给出侯之屏、刘泮、陈巽言等人参与“丙辰修

东镇庙”工程。明代丙辰分别有：洪武九年（1376年）、正统元年（1436年）、弘治九年（1496

年）、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其中洪武九年重修碑残存，不见

几位义士题名；现存材料不见正统元年、弘治九年重修东镇庙的蛛丝马迹；万历四十二年

（1614年）东镇庙刚刚获得大型修缮（见下文），正常情况下不应在一两年后立即重修。故

《康熙临朐县志》所述之“丙辰修东镇庙”最可能指嘉靖三十五年丙辰。3、下文将提及嘉

靖三十七至四十年东镇庙又展开重修工作，笔者之所以不认为《重修东镇庙缘簿引》与之同

为一事，原因在于嘉靖四十年的《重修东镇庙题名记》中没有出现《重修东镇庙缘簿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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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遗，夫故趾迴廊翼室奚取于虚名”，“断础残碑竟剥蚀于风雨”。106事实上，《临朐编年录》

提及嘉靖廿八年（1549年）时东镇庙曾建小殿。107临朐知县王家士编修，成书于嘉靖三十一

年（1552年）的《嘉靖临朐县志》亦记载其对东镇小殿的修造活动，称东镇庙“岁久倾颓……

建小殿三间，以覆神像。烧砖数万，但巨木难得。镇庙祀典非他兴作可拟，焕然鼎新，固有

待于丰年邻邑共成之力也。”108可见，东镇庙的破败不堪，地方官府无力维持，已经是存在

已久的难题。面对东镇庙的残败不堪，此时的王居易将一切责任归结为官府的不作为——

“盖上既狃于因循，斯下遂成夫玩愒”。考虑到这份募缘通告具备公开宣示的性质，这样的

批评多少显得有些激烈。类似的，就在王居易的这篇文章中，还有一句非常值得注意的用语

——“粢盛虽洁于春秋，壮丽难凭乎轮奂”。春秋、粢盛指朝廷礼制规定的春秋祭祀，“轮奂”

则指东镇庙的实体建筑。显然，王居易是在批评官方仅将东镇庙作为偶尔祭祀的场所，但对

东镇庙的日常情况却毫不关心。在这里东镇庙似乎被分为两个层面，分别是“官方-偶尔的

祭祀场所”与“民间（包括守庙道士和周遭百姓）-日常的信仰中心”。对于傅希孟领导的地

方官府的失望，109使王居易及其背后其他关心东镇庙的当地人士不再将官方作为依赖对象，

 

者王居易的名字，同时也没有出现侯之屏、刘泮、陈巽言三人。 
106 王居易：《重修东镇庙缘簿引》，见王居易：《东镇沂山志》，卷 4，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

编：《临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局 2003年版，第 143-144页。 
107 张敦仁：《临朐编年录》，卷 6，见《临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局 2003年版，第

197页。 
108 冯惟敏等修：《嘉靖临朐县志》，卷 2，见《临朐县旧志汇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 2002年

版，第 13页。 
109 《嘉靖临朐县志》记载王家士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开始担任临朐知县（卷 2，见

《临朐县旧志汇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 2002年版，第 17页）。东镇庙保存王家士写于嘉靖

三十一年（1552年）的“诗碑”，以及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陪祭题名（见赵卫东、宫德

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 2011年版，第 75-76页）。嘉靖三十二年开始，

傅希孟开始担任临朐县令，直到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由郭镇出任此地县令（见姚延福：

《光绪临朐县志》，卷 11，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汇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

2002年版，第 199页）。但《康熙临朐县志》所录临朐县知县名单中，王家士与傅希孟之间

还有一卢云龙，仅录人名，并无其他记述（卷 1，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汇

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 2002年版，第 52页）。但无论如何，本节涉及的嘉靖三十五年和嘉

靖三十七年重修，都是在傅希孟担任临朐县令其间的活动。与王家士嘉靖廿八年的作为相比，

傅希孟虽然按照礼制规定参与沂山祭祀，并曾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 年）时留下谒庙“诗

碑”，但却对东镇庙的重修活动不甚用心。或许正是由于存在这样的对比，才引起王居易等

地方精英的反感与谴责。傅希孟的“诗碑”已亡佚，碑石信息为地方金石文献整理著录，见

《沂山石刻名录》，张孝友主编：《沂山石刻》，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9年版，第 427页。下任

临朐县令郭镇也有沂山“诗碑”传世，其所造访的是东镇附近著名的自然景观百丈瀑布，见

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 2011年版，第 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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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而向民间请求帮助：“但积少成多必旁求乎列邑，而绝长补短须仰赖于十方。为此，竭诚

专祈共济。或贫或富，量所有以相周；无智无愚，随其心而协助。”于是，正如《康熙临朐

县志》所记载的那样，这次丙辰年的东镇庙重修活动，获得当县“义士”多种赞助，包括“助

菜三年”、“助砖瓦五万”、“助石灰五百秤”等等。110 

如果此次重修确实如本人判断的那样发生在平定赵慈匪乱之后，那么地方官府在财政和

维稳等方面所面临的压力，可能是导致其无法成为修缮活动的组织者的重要原因所在。从王

居易对地方官府的批评言辞来看，临朐县府很可能完全缺席了这次东镇庙的重修活动。而临

朐县府的退出，最终使民间力量得以有组织、成规模地进驻东镇庙。不难理解的是，官府让

渡责任，同时也就让渡了权力。有关嘉靖三十五年的这次重修活动，目前并无其他材料可资

查考。但一年多后另一场修建活动的兴起，却不免令人推测此次重修的成果很可能相当有限，

经历兵乱的地方社会也需要时间来平复创伤。 

时间来到嘉靖三十七年，一场历时四年的重修活动即将展开。对我们而言最为有趣的是，

这次重修活动中扮演主角的是东镇庙道士。在致祭碑刻、地方志等带有官方性质的材料中，

东镇庙道士的活动常常遭到刻意的掩盖和无视，但记载这次重修活动的一方碑石终于使这些

默默无闻的道士走到历史的前台。嘉靖四十年（1561年）九月所立的《重修东镇庙题名记》

记载了这一事件的原委。碑铭记载： 

东镇庙宇，近年以来，风雨摧残，神像暴露，本庙住持唐教玉等，具呈到县，转申本府

兵备道给印信，□□缘募四方钱粮。临朐、沂水二县城，夫役督工，修理寝殿五楹，具

用琉璃瓦兽，两廡十楹，灵星门一座。自嘉靖三十七年起工，至四十年落成。四方施财

达官长者姓名，籍此碑阴开列于后，以识岁月。111 

这段文字宣明此次东镇庙修复工作所包含的内容，同时阐明重修活动的主要发起者是东镇庙

唐教玉等守庙道士。从碑文来看，包括临朐县、沂水县甚至青州府在内的地方官府对唐教玉

的重修给予鼓励。然而，除允可唐教玉的募缘行为外，地方官府仅“夫役督工”予以配合。

实际为此次重修活动前后奔走的则是“道士陈崇进，募缘住持唐教玉，助缘杜教用、郇一林、

王教洪、李教允、孟道胜、申道贵”，以及最后题名的“住持崔崇祐”。从唐教玉自主募缘行

为来看，东镇道士已不将维系东镇庙的主要义务寄托在地方官府身上——事实上，地方官府

的长期不作为或无能为力正是导致东镇庙破败的主要原因。官方“印信”对道士的募缘活动

确可提供一定帮助，尤其是可以使本质上是“民间”募资的活动渲染上一些“官方”色彩，

有利于争取地方官员、士绅慷慨资助。从碑石题名来看，这样的策略确实收到预期效果，尽

管地方官府没有从“官方层面”给予制度之内的经费支持，但不少当地官员还是以个人身份

 
110 尹所遴等修：《康熙临朐县志》，卷 4，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汇编》，潍坊

市新闻出版局 2002年版，第 87页。 
111 《重修东镇庙题名记》，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 2011

年版，第 78页。所谓“籍此碑阴开列于后”并非指此碑文字分别刻于碑石之两面。《重修东

镇庙题名记》借用嘉靖六年诗碑之背面刊刻，故有此说。标点略有修改，原文“兵备道”被

点断为“……兵备，道……”，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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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捐赠；同时“临朐乡民”、“沂水乡民”、“昌乐乡民”纷纷解囊，尤其以东镇庙所在的临

朐县乡民捐献人数最众。 

有关此次重修活动的结果，前揭孟养性的《游沂山记》也提供了一些线索。文章称，孟

养性在嘉靖辛酉（四十年，1561 年）九月与弟子读书东镇庙。据《重修东镇庙题名记》所

记，当月初一即唐教玉主导的重修活动告成立碑的时间。《昌国艅艎》等书记载孟养性曾任

武定学正，112其是否捐助嘉靖三十七至四十年的东镇庙活动不详，但《重修东镇庙题名记》

官员题名中监生中有一“孟□□”，113而《康熙临朐县志》将孟养性列为“贡生”。114明代贡

生可入国子监学习，即为监生，或此监生“孟□□”即“读书东镇”的孟养性。从孟养性的

文字来看，他自嘉靖四十年九月至次年（1562年）九月初一直在东镇庙中读书讲学。嘉靖四

十一年九月，友人王守吾来访，夜宿其馆，拜谒神灵，游览庙宇，发现“登阶环视，殿宇狭

小，不称神居。”庙中道士解释称：“庙制高阔，原见视泰岳，岁久圮废，遗址虽存，巨木难

觅，工役之大，非通省协力莫能复也。”115王守吾给出以枯柏为梁的建议，但从马上就要介

绍的隆庆和万历年间重修情况来看，这则建议并没有获得采纳。将孟养性的这段记述与前引

《重修东镇庙题名记》文字相比较，不难发现此次重修的效果同样不理想。重修工程主要包

括寝殿和灵星门，116而并未触及最重要、损毁可能最严重、修缮难度也最大的正殿。但嘉靖

三十七到四十年的重修活动，依旧为我们揭示出有关东镇庙日常情况的重要信息。首先，在

制度上来看，守庙道士没有义务为东镇庙的维持付出过多努力，修缮国家祠庙的工作本应是

官方本分。但在现实中，官府每每无力也无心妥善管理这座国家祠庙，致使居住其中的道士

必须承担起一些责任。承担责任的同时，这些道士也便可能获得灵活而合理地运作东镇庙的

一些权力，比如后文将要提到的代领民众在庙中建醮。其次，庙宇的完备或倾颓，直接影响

着庙中道士的切身处境，但住庙道士同样没有充裕的经费来维持这座庞大的庙宇，因此争取

官府和民间力量的支持便成为必然选择。当官方不能给予充分支持时，守庙道士与民间力量

的合作在维系庙宇方面便尤显重要。与此同时，以士绅、乡老为代表的民间力量也便有机会

进入东镇庙，并对这座祠庙产生深远影响。不得不承认的是，唐教玉领导的重修活动使我们

 
112 傅国：《昌国艅艎》，卷 5，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

局 2003年版，第 34页。 
113 《重修东镇庙题名记》，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 2011

年版，第 78页。 
114 尹所遴等修：《康熙临朐县志》，卷 2，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汇编》，潍坊

市新闻出版局 2002年版，第 58页。 
115 孟养性：《游沂山记》，见王居易：《东镇沂山志》，卷 4，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

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局 2003年版，第 144页。 
116 东镇庙中发现刻有“灵星”二大字的残石两块，可拼合，拼合后高 52cm，宽 84cm，右

侧书“大明□□□十七年闰七月之吉□”。张孝友等人指出右侧缺字为“嘉靖三”及“旦”，

而此石即嘉靖三十七年重修东镇庙灵星门的成果。见张孝友编：《沂山石刻》，山东友谊出版

社 2009年版，第 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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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官方、道士、民间势力任何一方都无法长期为东镇庙提供保护，勉强维持成为明中期以

后东镇庙的常态境况。三方在修缮东镇庙工程中的协作、推诿以及由此而来的实际控制权的

博弈，导致东镇庙的“属性”产生游移。对于这些不同人群的不同目的而言，东镇庙既可以

是享受朝廷制度性祭祀的“国家祠庙”，也可以是一座名正言顺的道观，同时还能够成为寄

托民众情感和信仰实践的“民间庙宇”。 

自嘉靖末年重修工程之后，官府、道士及民间精英合作修缮东镇庙，成为常例。这里可

以再举隆庆三年（1569年）和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两个例子做以观察。隆庆三年《重

修东镇庙碑记》的原石磨损严重，仅有三十余字可辨识，117但这篇由临朐县著名乡贤迟凤翔

所撰写的碑记却因《东镇沂山志》的收录而保存完整。根据碑文记载，东镇庙自嘉靖辛卯（十

年，1531年）以来年久失修，“正殿亦废。绌于财力，仅成类小室以奉主位，大不称制。”嘉

靖丙寅（四十五年，1566年）县令张体乾上任。118次年改元，朝廷遣使告祭东镇，张体乾在

东镇庙中临时搭建大棚举办祭祀，虽解一时之急，但“所费不赀”，且非长久之计。于是寻

求一劳永逸之策，但“公私俱竭，计无所出。”岁至隆庆二年戊辰（1568年），其岁大稔，乡

民陈镗等人“请愿助工以拓神居”。张体乾自然乐见其成，并从民众中选取“选殷实好义”

者监督工程。临朐县乡民积极参与，未及一月积累四百金。九月九日，张体乾祭土正式开工。

此时张体乾等人发现恢复正殿非千金不可，但同时发现“寝宫宏丽”，故与乡民商量将寝殿

改为正殿，将沂山神像移入其中，另建寝殿安置沂山女神。经一番磋商，计划得到执行。寝

殿的“宏丽”，显然要归功于唐教玉主导的那次重修活动。张体乾的重修据说起到不错的效

果，至隆庆三年己巳年（1569年）四月落成时，“虽未尽复建置之初，视往昔殊大备矣。”119

从以上叙述可见，这次重修活动虽然是由临朐县官府允可和深度参与的活动，但维修经费却

完全仰仗地方民众的支持。同时，尽管碑记中并没有出现任何道士的身影，但带有官方背景

的纪念性文章并不是没有刻意掩盖道士活动的可能。就在东镇重修刚刚结束后的五月，张体

乾所作的《颂东镇诗碑》就被刻立于东镇庙中，刻碑人包括县丞赵凤、张巍、典史张洪，以

及“本庙住持崔崇祐”。120根据迟凤翔《临朐县重修东镇庙记》来看，除崔崇祐之外的这几

名官员都参与了隆庆三年重修东镇庙的筹划工作。尽管仍无法确定此前曾参与嘉靖末年重修

东镇工程的崔崇祐等道士是否也在这次重修活动中扮演着某种角色，但有理由相信他们恐无

甩手旁观的可能。 

万历四十二年的重修活动中，临朐县令的作为与之前的张体乾类似，但相关碑记没有忽

略东镇庙道士的存在。赵秉忠所撰《重修东镇沂山庙记》碑石今存，裂为三块，部分残缺，

 
117 此碑及作者迟凤翔的基本情况，参张孝友编：《沂山石刻》，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9年版，

第 177页。 
118 张体乾基本情况，见张孝友编：《沂山石刻》，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9年版，第 179页。 
119 迟凤翔：《临朐县重修东镇庙记》，见王居易：《东镇沂山志》，卷 4，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

编：《临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出版局 2003年版，第 145页。 
120 张体乾：《明隆庆三年张体乾颂东镇诗碑》，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

朐卷》，齐鲁书社 2011年版，第 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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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文献未著录此碑。121根据残碑所述，东镇庙又一次陷入“岁久浸坏”的境地。万历三十

九年，麻友椿担任临朐县令，122当年秋祭拜沂山东镇庙，“环视庙制渐颓”，希望修缮，但苦

于力不能及。后在地方儒士陈致恭、乡耆王来聘等人请愿下，临朐官府与民间力量一同展开

募集和重修工作。由于较为顺利地获得最难寻获的巨木，“不三月而大殿落成”，而后又修复

了寝殿、钟鼓楼等建筑。碑文的后半部分一如既往地将大部分功劳归功于作为领导的地方官

麻友椿，但在碑阳最末的题名中却没有忘记给东镇庙主持吕玄阳等人留出位置。有关此次东

镇庙重修的“官府-道士-民间”三方合作情况，在碑阴题名中表现更为明显。尽管碑石存在

残缺，但现存碑阴题名依旧能够看出几种明确的人员分类，包括地方生员、儒士吏员、乡耆、

东镇住持、工匠，以及除住持外的三十三位“本庙道士”。列名其间的道士赵守身我们已不

陌生，其正是《东镇述遗记札》的作者。 

最后，以目前所见材料来看，明代东镇庙的重建工程中有一现象较值得注意。受封青州

的衡藩热衷道教信仰，拥有家庙，衡王及王府官员也资助过多个青州府辖区内的道观修造活

动，123但却似乎对东镇庙的修造毫无兴趣；同时，从现存资料来看，东镇庙道众似乎也从没

向衡藩求助的打算。尽管没有其他材料的佐证，但这一现象有可能反映藩王主动回避卷入拥

有地域统治合法性象征的东镇庙的相关活动，以免遭到觊觎帝国权力的怀疑和指责。 

4、清康熙二年（1663年）和四十年（1701年）、四十一年（1702年）的三次修造活动 

清朝取代明朝之初，对于作为统治象征的岳镇海渎庙的祭祀提起重视。就东镇而言，保

存至今的碑目显示，最晚顺治三年（1646年）清朝便开始派遣使者致祭沂山。124但清代东镇

庙的首次大型重修似乎直到康熙二年方才展开。 

康熙二年的重修活动留下两篇原始记述，皆为临朐县进士张印立撰文，分别是《重修东

镇庙记》与《重修东镇庙落成记》。从内容来看，《重修东镇庙记》似乎不是为了刻碑而撰写

的文章，目前也没有发现刊刻这篇文章的碑石。此文撰写于重修工程开始之前，约为康熙元

年（1662年）之作。文章前半讲述沂山和东镇庙的圣境美景及庙宇现状，提及因读前朝重修

碑得知女神移入寝殿等掌故。文章后半强调“治民事神，司土之责”，指出经过明末战争的

摧残和岁月轮替的洗刷，东镇庙“久雨侵飘瓦矣”。康熙元年秋，“司土者”谢赐牧祭祀东镇，

适值淋雨，大殿淋漓，于是召住持道人朱全周商议重修庙宇。此时发现，庙宇为雨水侵凌坏

损者，“岂惟大殿，盖后寝殿及两配殿尤甚，而大殿前龙亭复颓废无余，而中门左宰牲亭又

 
121 此碑现状及拼合情况等，参张孝友编：《沂山石刻》，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9年版，第 186-

187页；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 2011年版，第 87页。 
122 有关麻友椿，参尹所遴等修：《康熙临朐县志》，卷 1，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

旧志汇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 2002年版，第 52页。 
123 冯裕：《重修驼山昊天宫记》，见赵卫东、庄明军编：《山东道教碑刻集·青州昌乐卷》，

济南：齐鲁书社，2010年，第 15-16页；等。明代藩王对道观的支持，参王岗著，秦国帅译：

《明代藩王与道教：王朝精英的制度化护教》，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34-174 页。 
124 张孝友便：《沂山石刻》，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9年版，第 429页。 



 
 
 
 
 

 28 

From the Ground to the Cloud: Insights from Seven Years 
of Fieldwork, Training, and Data Collection Conferenc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ORKING PAPER    Bai Zhaojie  24/4/21 

 
久属子虚。”125《重修东镇庙记》行文至此基本结束。据《光绪临朐县志》记载，有心重修

东镇庙的谢赐牧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开始担任临朐知县，至康熙八年（1669年）邓开

桂继任。126另一篇由谢赐牧撰写、张印立书丹的《重修纪山庙记》显示，康熙三年（1664年）

谢赐牧还与地方善信及纪山庙道士合作，修复了这座年久荒败的庙宇，127可知谢赐牧对于修

复地方庙宇的工作较为用心。张印立的《重修东镇庙落成记》是此次东镇庙重修工程完成后

的纪念文章，碑石现存。128碑文前半讲述沂山东镇庙的光辉历史，接着指出当时东镇庙已颇

为萧索，“榱桷不蔽风雨”。“祁闾春台谢公”谢赐牧担任县令六年来，祭祀东镇十余次。与

张印立在之前文章中的记述对应，康熙元年秋谢赐牧祭祀东镇时恰值淋雨，发现东镇庙年久

失修，于是有兴复之愿。次年（1663年）春旱，谢赐牧求雨东镇庙，顿时云兴雨至。值此之

际，谢赐牧正式倡议重修，带头“捐俸百三十金”，官吏乡耆积极响应。工程自康熙元年九

月初提议，至康熙二年十月结束，“凡添瓦五万余个，用灰七万余斤，易椽千有余根，凡阅

岁余而轮奂之，厘然者犹孔庙也。而龙亭、宰牲亭，且钟兴焉，而海神，亦得肃然垂绅端笏

于别殿内。”129接下来的记载非常有价值，文中细致讲述庙中道士为重修东镇庙所付出的努

力，同时也为我们呈现出这座“道观”中道士内部可能存在的复杂关系。据张印立所述，东

镇庙道士“曹□惟”，雇人于庙门外挖土，挖出石灰数千斤，“曹秘不以宣，曹徒有石冲月者，

暗追此息，庙众皆知之，弗敢先发也。”至康熙二年三月，“督工诸公”向曹索取，“曹弗吐，

已命冲月弟冲明于所在掘之。”这一事件中的核心人物“曹□惟”，可能就是万历四十二年《重

修东镇沂山庙记》三十三位道士题名中的“曹真惟”。130根据《重修东镇庙落成记》最后的

题名可知，此次工程有督工和督摧道人的职位，与曹真惟对峙者应当就是这些人。督摧道人

的首位就是我们已经熟悉的赵守身，根据题名位次来看，他的地位已较万历四十二年时高出

很多；同为督摧道人的祖悟赞则是赵守身的弟子。131尽管张印立没有记载是否对曹真惟进行

惩罚，但公开树立的碑刻却可以成为曹真惟等人的耻辱柱，曹真惟及其弟子恐怕不便在东镇

庙中继续常驻。张印立笔下还记载了另一个道士募缘事件。临朐县牛家沟牛四家有杨树一株，

 
125 张印立：《重修东镇庙记》，见尹所遴等修：《康熙临朐县志》，卷 4，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

编：《临朐县旧志汇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 2002年版，第 95页。 
126 姚延福：《光绪临朐县志》，卷 11下，收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汇编》，潍坊

市新闻出版局 2002年版，第 204页。 
127 谢赐牧：《重修纪山庙记》，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

社 2011年版，第 205-207页。 
128 此碑碑首原本残缺，近年征集寻获，见张孝友编：《沂山石刻》，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9年

版，第 194页。 
129 张印立：《重修东镇庙落成记》，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

鲁书社 2011年版，第 92页。 
130 《沂山石刻》编者补此缺字为“左”，不知何据。 
131 《清康熙十六年道士赵守身墓碑》，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

齐鲁书社 2011年版，第 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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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士募化三次，但牛四始终拒绝施舍，不久身患重病。家人为之捐献杨树，但牛四最终病亡。

不论这则募缘牛四事件多么不符合今人的价值观，但却仍能展现东镇庙道士为庙宇重修工作

所付出的百般努力。通过这两次获得记载的募缘行为，可以想象，多数东镇庙的重修工程（即

使是地方官府所领导的项目）背后，可能都有往来民间募化经费的守庙道士身影。或许是由

于他们的募缘行为太过正常，或许是因为官方碑记常常掩盖道士的功劳而突出地方官的卓

越，相关记载总是遮遮掩掩。 

三十八年后，东镇庙迎来又一次重修。据陈霆万所撰康熙四十年《重修东镇庙碑记》记

载，此时东镇庙复又破败。张曾裕担任临朐知县第三年（1697 年）时，132计划修葺庙宇，

“召黄冠为疏以募资”。133后张曾裕丁忧离任，陈霆万继任知县，工程最终完成于后者任内。

据陈霆万所述，此次工程“群力扃多，谋始则昆诒张君，而黄冠王正位实与劳勋焉”。根据

这方碑记的题名可知，王正位正是此时东镇庙的住持。此次修缮完成于康熙四十年（1701年）

八月，前后共计数年时间，因碑记不详，不知到底修缮了哪些方面。但从康熙四十一年（1702

年）的又一其修造活动来看，前一年完工的修缮活动恐怕谈不上完备。据当地儒学训导陈维

寅所撰《重新东镇神像记》可知，彼时东镇庙中神像缺损，有人计划以“木主”代替神像。

但当地民众对这一计划持否定态度，认为没有神像不合旧制，且无法令普通百姓升起虔敬之

心。于是在当地“乡耆会首宗炌、张捷”带领下，“结社纠资”，雕造出新的神像，于康熙四

十一年七月立碑纪念。134根据以上记载，可以发现地方精英组织的会社对东镇庙的维系作用

相当大，宣称“守兹土者，是余之责”135的临朐县府做起事来却捉襟见肘。 

《重新东镇神像记》的题名显示，参与神像修造者除地方社众外，还包括徐和风、刘无

祥等多位道士。造神像一事之外，这方碑铭中的一段话为我们提供了当地民间力量进入东镇

庙的线索，有必要引起注意： 

况沂山之神□镇东方，天子遣官致祭，有司春秋告祀，水旱□疫，有祷必应，远近进香

设醮者，络绎而至……136 

对于东镇庙的使用，朝廷有一套礼制规定，而民间也依其常规信仰模式前来进香、设醮。有

 
132 据《光绪临朐县志》卷 11记载，张曾裕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担任临朐知县，康熙

三十八年（1699年）陈霆万继任。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汇编》，潍坊市新闻

出版局 2002年版，第 204页。 
133 陈霆万：《重修东镇庙碑记》，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

书社 2011年版，第 101页。 
134 陈维寅：《重新东镇神像记》，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

书社 2011年版，第 103-104页。 
135 陈霆万：《重修东镇庙碑记》，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

书社 2011年版，第 101页。 
136 陈维寅：《重新东镇神像记》，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

书社 2011年版，第 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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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显示东镇沂山在清代或更早便已经出现春秋两季的庙会，吸引四方百姓辐辏参与。137最

晚在清代康熙年间便有民众在东镇庙设醮一事更有碑石可证。《仁寿乡盘羊社修醮残碑》存

于东镇庙中，记述临朐县仁寿乡盘羊社在若干会首带领下，于东镇庙修醮三年，功德圆满，

勒碑纪念。138因碑石残缺，确切系年不详，但碑文记载带领民众建醮的“玄门弟子苑静云”，

又出现在前揭康熙二年《重修东镇庙落成记》中，可推断盘羊社建醮事亦当发生在康熙初年

前后。《仁寿乡盘羊社修醮残碑》显示东镇庙在当时确实获得来自朝廷和民间的双重祭祀，

其作者认为朝廷有春秋致祭的制度，“在上者，既已如斯也”；而受东镇沂山神庇护的乡野小

民也当祭祀报恩，以东镇庙道士带领修醮的方式回馈神灵。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的《渠

丘泊里庄碑记》是一篇民间社会东镇建醮的纪念性文章，记载安丘县西乡泊里庄村民，在会

首任复初带领下在东镇建醮一事。此时担任东镇庙主持的是李德仁，负责此次醮仪的则是

“领醮弟子于德江”。139东镇庙虽然位于临朐县，但从这则建醮记可以发现，其在地方的信

仰辐射并不局限于临朐一县，包括安丘县在内的周边县区也被吸引而来。据《沂山石刻》编

者转引的赵守身《东镇述遗记札》所述，泊里庄修醮碑记至少还有三块，“先者南宋嘉定十

五年，祈攘兵戈之灾；次于元至正七年祷息地震；三者隆庆二年禳祛水患。”140若其言可从，

则当地民众于东镇庙修醮的传统便可追溯到宋代；而即使所言不实，也至少证明在赵守身生

活的明末清初，东镇庙为地方民众修醮必然已成为一项日常服务。 

康熙之后，东镇庙成规模的维修活动似乎到嘉庆五年（1800年）才再次出现，而此次重

修是配合乾隆配享圆丘礼成告祭岳镇海渎活动而来。141此后至清朝结束，未见官方重修东镇

庙的任何线索。地方民众而言，嘉庆十一年（1806年）地方民众自发在“沂山东镇之西□”

修三元庙一所，142但由于“西□”残沥，不详此庙是否在东镇庙中，碑文亦未透露三元庙是

 
137 本人在已知的临朐方志中未发现沂山东镇庙会的记载，但《东镇沂山》（济南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9页）指出：“《古拾遗》云：‘东镇庙会、山会为一年二会，春于“放生节”（农

历四月初八）’，秋在下元节（农历十月十五）。香客游人，商贾摊贩，八方麇集，面广三州

数十县。人众如潮，拥塞官道，延至山际。杂货土物充斥市面，售购兴旺。时短经旬，长则

半月余。庙会繁华，不亚于唐之香火。”然而，因《东镇沂山》并未给出文献来源，本人又

未能在常见古籍库、方志库中发现《古拾遗》原书，无法确定《古拾遗》到底是怎样一部著

作，故有关古代东镇庙会的问题暂时不便深究。有关当代东镇庙会的情况，参马广田、马广

海：《沂山东镇庙和东镇庙会》，《民俗研究》1990年第 3期，第 61-62页。 
138 《仁寿乡盘羊社修醮残碑》，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

社 2011年版，第 132页。 
139 《渠丘泊里庄碑记》，见张孝友编：《沂山石刻》，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9年版，第 205-207

页；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 2011年版，第 96页。 
140 张孝友编：《沂山石刻》，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9年版，第 205页。 
141 《清嘉靖五年赓音布致祭碑》《清嘉靖五年重修东镇庙落成诗碑》，见赵卫东、宫德杰编：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 2011年版，第 117-119页。 
142 胡树：《新建三元庙记》，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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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与东镇庙存在任何隶属关系，暂置之不论。咸丰（1851—1861年）至民国时期，临朐和沂

山地区土匪纵横，143东镇庙道士离散不堪，144以至东镇庙“祀事不修，人际罕至，时有匪徒

啸聚其间，空山棼俪庙宇益荒颓矣。”145东镇庙不属于中华民国的“国家祠祀”，官方便也无

义务提供支持；东镇道教的衰落又使与此庙兴衰利益最为关切的人群消失殆尽。自此东镇庙

的修造活动只能委地方结社以重任，如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之寝殿重修即属其例。146 

以上完整回顾沂山东镇庙从元至清有史可查的修造事件。与想当然的猜测不同，尽管东

镇庙拥有“国家祠祀”的崇高地位，是岳镇海渎祭祀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央朝廷和地

方官府也会依礼制规定对之进行各式各样的祭祀，但中央朝廷似乎更关注东镇的“象征性”

而非其“实体”，对于庙宇的日常维持用心不足。临朐县府虽然反复重申维系东镇庙貌是其

“守土之责”，但却常常因人力、物力、财力、观念等原因而袖手旁观，放任庙宇倾颓，导

致官方主动且一力承担的大型修造活动显得比较少见。此情况下，守庙道士和当地民众便成

为维持东镇庙更具持久力的关键因素，尽管二者实际拥有的经济能力同样捉襟见肘，但在持

续性层面却显得比官府更有耐力。这些地方力量既可以单独主持东镇庙的修造活动，又可以

与官方合作深入参与修造事宜。可以想象的是，东镇庙日常维持所必需的各种小型工程也必

然是由庙中道士和地方民众亲手操持，尽管这些琐碎的“小项目”很难在任何碑记中得到反

映。责任的分担，导致控制权和话语权的分享。东镇庙由此不单成为一座演习“儒家礼仪”

的国家祠庙，同时也成为在地方社会中举办斋醮活动、凝聚信仰力量的道观和民祠。 

 
结论 

 

本文以碑石材料为主体，结合方志等文献对元明清东镇庙道士的整体情况进行讨论，并

以东镇庙历代修造工作为中心展示道教等“非官方力量”之于维系和丰富东镇及其社会功能

的意义。在讨论中，可以看到作为国家祠庙的东镇庙，在全真教道士打理下，与地方民间社

会和信仰世界产生出复杂纠葛。 

沂山东镇庙从元到清的变迁脉络中，可以发现多种“对立关系”交织互动：“国家祭祀

 

2011年版，第 120-121页。 
143 匪患是影响当地生活的重要问题，前注所揭临朐县五井镇同治十三年（1874年）所立《重

修三元庙记碑》即记载：“咸丰末，南匪扰二东，淄贼附起，村民依山寨以图存，所遗居宅

半劫灰”（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 2011年版，第 196

页）。 
144 有关民国年间临朐道士情况的负面评价，见刘仞千主编：《民国临朐续志》，卷 15，见政

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汇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 2002年版，第 538页。 
145 刘仞千主编：《民国临朐续志》，卷 15，见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汇编》，潍

坊市新闻出版局 2002年版，第 532页。 
146 李焕章：《民国二十九年重修寝殿记》，见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

齐鲁书社 2011年版，第 129-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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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打理”、“官方背景-民间运作”、“礼制规定-地方权宜”……一座东镇庙，因为不同人群

抱着不同目的的关照、运作和参与，而呈现出多种多样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由于东镇庙

中来来往往的人群之间存在密切的互动，导致以上“对立关系”呈现出权衡、协调和共融的

特征，而非泾渭分明的零和对立。以东镇庙中各类修造事宜为例，尽管围绕神像的存废等具

体问题有可能产生不同话语和权力体系间的争执和角力，但更多时候官方、道教、民间社会

等势力之间仍能达成合作，勠力同心，继而各取所需。在关系交错的互动中，守庙道士扮演

着串联者的角色。这些守庙道士显然不是任朝廷摆布的玩偶，他们不仅拥有专门属于道士的

信仰生活和社会关系网络（宗派、法脉），更通过积极行动，成为东镇庙日常运作的实际执

行人。东镇庙道士的绝大多数活动都已遭淹没，没有得到应有的记述，但仅就东镇庙历代修

造工程而言，也可看出他们在串联道教、官方和民间力量时所能发挥的巨大作用。 

东镇庙道教的案例为思考中国古代国家祠庙地方运作等问题提供一些启发。最初由朝廷

设置于地方的国家祠庙，最终只能凭借地方力量的支持才能维系活力。而包括道教、民众等

在内的地方力量，并不会全盘接受“儒家意识形态”下设定的祠庙制度和意义诠释，而是尝

试在参与祠庙活动的同时掺入其他观念和实践——尤其是在官方无力维系祠庙正常运作从

而放松对庙宇的把控时，从而使祠庙的意义和功能得到进一步拓展和丰富。最终，名义上的

“国家祠庙”，在现实中成为多种文化共同展演、共生共融，且互相角逐的舞台。制度的编

制有其初衷，但制度的执行却往往是权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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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现存元明清东镇庙碑刻中的道士名录 

 

说明： 

1、 下表格依《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和《沂山石刻》整理。为节约篇幅，若无特殊情况，出处仅给出较便参考的一个。 

2、 道士职位一并给出。 

3、 碑铭性质包括：遣官祭祀、修造、诗文、墓碑、民间醮祭。 

 

时间 碑铭 性质 道士题名 出处 

元至大四年

（1311年） 

《临朐县达鲁花赤祭

春记》 

遣官祭祀 时道信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

卷》，页 4 

元皇庆二年

（1313年） 

《脱欢、蔡文渊昭告

碑》 

遣官祭祀 宣授圆明真静纯德大师东镇提点梅道隐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

卷》，页 6 

元延佑六年

（1319年） 

残碑 遣官祭祀 圆明真静纯（下残） 

按：残缺文字当为“纯德大师东镇提点梅道隐”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

卷》，页 7；《沂山石刻》，

页 272 

元147 《伽八徵残碑》 遣官祭祀 宣道和，执事彭腾霄，执事王士能，提举侯玄信，提领张德□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

 
147 此碑残损严重，系年不详。《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编者称碑铭中“候玄信”出现于《神佑宫记》，推此碑为元碑。然经查《神佑宫记》中无“候

玄信”题名（仅有“□玄信”），但此碑确为元碑无疑，碑文中宣道和出现于《神佑宫记》可以为证。此外，题名之“提领张德□”疑为张德显，而《神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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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页 11；《沂山石刻》，

页 340 

元至治二年

（1322年） 

东镇沂山元德东安王

庙神佑宫记 

修造 碑阳： 

崇真明道大师本宫上院太虚延寿宫玄坛提举郦道顺，两经宣授圆明

真静纯德大师本路都道录东镇太虚宫提点梅道隐，东镇沂山神佑宫

提点知东镇庙事张德显，中玄妙义大师太虚宫提点唐志迁，安和明德

通妙大师东镇庙神佑宫提点王道融 

碑阴： 

弘教大师姜君，明□大师益都路道录两宫提点周（士）真人，渊静洞

虚大师益都路道门提点王志朴，玄门大师武君，洞虚大师本宫提点曹

志明，明道大师提点道全□□大师□□□道隐，阔然明素大师本宫提

点杜道方，渊贞明静大师本宫提点张道珪，玄通大师□□□□路道录

张道亨，□□□□□□□□□□道隐，□□大师前□□□□□□□，

中玄妙义大师本宫提点唐志迁，明贞大师知东镇庙事本宫□张□，□

明大师般阳路道录王□□，□□统德大师提举魏道真，东镇知观刘道

源，本宫副宫赵道义、田福堂、□□□□□□道□、林庆童、□道隐

宫□□□□□□王道融，本宫知观□玄信，通□然素大师益都路道提

点兼本宫提点□□范和童，明达大师本宫知宫宣道和、韩德童，北磨

知观洪德广、张云童，本宫副宫孙道信，本庙知观李道成 

* 碑阴题记有残沥现象，道士名单及职务不完整。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

卷》，页 8-10；《沂山石刻》，

页 30-34。 

明洪武二年 《敕祀东镇庙记》 遣官祭祀 太虚宫守庙道士王德祚，邹德明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

 

宫记》所载张德显已任“提点”，较提举品阶更高。故推此残碑时代早于元至治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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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9年） 卷》，页 15 

明洪武十年

（1377年） 

《陆亨、王守静、丰

继宗代祀碑》 

遣官祭祀 道士王守静，丰继宗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

卷》，页 20 

明永乐四年

（1406年） 

《吴宗显等致祭碑》 遣官祭祀 道士吴宗显，道会司□□□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

卷》，页 21 

明正统元年

（1436年） 

《车逊致祭残碑》 遣官祭祀 道会司道士王道延，守庙道士李寿真、李元真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

卷》，页 24；《沂山石刻》，

页 287-288 

明正统二年

（1437年） 

《任荣祭告残碑》 遣官祭祀 道会司道士蒋□深，守庙道士李寿真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

卷》，页 25 

明景泰四年

（1453年） 

《戚澜代祀碑》 遣官祭祀 道会司道会刘得芳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

卷》，页 28 

明天顺元年

（ 1457

年？） 

《天顺年间残碑》 遣官祭祀 道士姜志先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

卷》，页 28；《沂山石刻》，

页 295 

明成化元年

（1465年） 

《李木代祀碑》 遣官祭祀 道会司道会刘得芳，148神佑宫住持崔守诚，道士赵志安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

卷》，页 31；《沂山石刻》，

页 68 

明成化三年 《临朐县重修东镇庙 修造 碑阴：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

 
148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做“鞠得芳”。考虑到《戚澜代祀碑》道会司道会为“刘德芳”，疑《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录文有误，此暂依《沂

山石刻》录名。 



 
 
 
 
 

 36 

From the Ground to the Cloud: Insights from Seven Years 
of Fieldwork, Training, and Data Collection Conferenc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ORKING PAPER    Bai Zhaojie  24/4/21 

 

（1467年） 记碑》 守庙道士李原真，本庙住持王志琮，道士赵志安、赵志雄、姜志海，

化缘道士李喜延 

卷》，页 35 

明成化六年

（1470年） 

《李希安代祀碑》 遣官祭祀 本庙住持崔守□（诚？）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

卷》，页 37 

明成化十三

年 （ 1477

年） 

《陈俨代祀碑》 遣官祭祀 住持张永惠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

卷》，页 43 

明成化二十

三年（1487

年） 

《黄景代祀碑》 遣官祭祀 住持道士孟喜升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

卷》，页 47 

明弘治七年

（1494年） 

《李兴致祭碑》 遣官祭祀 住持宋喜文，道士成喜通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

卷》，页 55 

明正德五年

（1510年） 

《乔宇代祀碑》 遣官祭祀 住持郭崇增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

卷》，页 62 

明嘉靖三十

二年（1553

年） 

《沈应龙致祭碑》 遣官祭祀 本庙住持刘成……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

卷》，页 76 

明嘉靖四十

年 （ 1561

年） 

《重修东镇庙题名

记》 

修造 本庙住持/募缘住持唐教玉，道士陈崇进，助缘杜教用，郇一林，王

教洪，李教允、孟道胜、申道贵，住持崔崇祐 

《山东道教碑刻·临朐

卷》，页 79 

明嘉靖四十

三年（1564

《鲍象贤致祭碑》 遣官祭祀 本庙住持唐教玉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

卷》，页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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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明隆庆三年

（1569年） 

《张体乾颂东镇诗

碑》 

诗文 本庙住持崔崇祐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

卷》，页 84 

明万历十四

年 （ 1586

年） 

《唐教玉墓碑》 墓碑 天师门下拜授上清三洞五雷经箓兼三五都功太平辅化仙卿唐以明

（唐教玉）； 

徒子：薛道之、申道贵、孟道胜、吕道朐、姚道江； 

俗徒子：侯道夫； 

徒孙：方守田、申守政、付守智、杜守仁、杨守仁、徐守衫、田守俸、

杨守□； 

重孙：牛悟性、于悟贤、于悟清 

玄孙：申玄机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

卷》，页 85；《沂山石刻》，

页 182-83 

明万历四十

二年（1614

年） 

《重修东镇沂山庙记

碑》 

修造 碑阳： 

住持道士吕玄阳、张演随、宋全科 

碑阴： 

住持吕玄阳、张演随、宋全科； 

本庙道士王道蓬、王道真、申玄机、张真绪、邵守清、徐守衫、杨悟

清、崔演器、杜惟宦、张守存、马全守、李教花、夏全钊、张悟全、

聂全傅、班演化、尹演儒、高真和、曹真惟、崔惟训、吕演文、孙真

宁、赵演爵、朱演贤、白全德、田惟臣、户演香、周守明、赵守身、

张守文、王颜冲、朱真先、王奉冲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

卷》，页 88；《沂山石刻》，

页 186-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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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149 《龙典史残碑》 不详 本庙住持田惟臣 《沂山石刻》，页 343 

清康熙二年

（1663年） 

《重修东镇庙落成

记》 

修造 曹□惟，石冲月，石冲明，住持道人朱全周，督摧道人赵守身、倪微

教、顾清然、段和典、李冲喜、苑静云、祖悟赞、马静读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

卷》，页 92；《沂山石刻》，

页 194-197 

清康熙初年

前后 

《仁寿乡盘羊社修醮

残碑》 

民间醮祭 玄门弟子苑静云，领醮王本固、李希耐 《山东道教石刻集·临朐

卷》，页 132 

清康熙十六

年 （ 1677

年） 

《赵守身墓碑》 墓碑 赵守身（道号仰沂） 

徒子：祖悟赞、孙悟界 

徒孙：马玄举、马玄□、李玄和 

曾孙：许微笈、周微篇、柴微篆、王微簪 

玄孙：程清芬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

卷》，页 95 

清康熙二十

二年（1684

年） 

《渠丘泊里庄碑记》 民间醮祭 本庙住持李德仁，领醮弟子于得江 《山东搞道教碑刻集·临

朐卷》，页 96 

清康熙二十

七年（1688

年） 

《李振裕致祭碑》 遣官祭祀 住持冯希魁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

卷》，页 98 

清康熙四十

年 （ 1701

《重修东镇庙碑记》 修造 住持王正位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

卷》，页 101-102 

 
149 此碑题名“本庙住持田惟臣”，此人出现在万历四十二年《重修东镇沂山庙记碑》中，彼时仅为普通道士。《沂山石刻》以此为据推此碑为明末清初刻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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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清康熙四十

一年（1702

年） 

《重新东镇神像记

碑》 

修造 道人徐和风，道人刘无祥，书字道人王得□，本庙住持……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

卷》，页 104；《沂山石刻》，

页 326-328 

清康熙四十

八年（1709

年） 

《瓦尔大致祭碑》 遣官祭祀 住持石希照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

卷》，页 110 

清康熙五十

二年（1713

年） 

《孙柱致祭碑》 遣官祭祀 住持道人…… 《沂山石刻》，页 330 

清康熙五十

八年（1719

年） 

《朱汝锠致祭碑》 遣官祭祀 住持道人刘祯祥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

卷》，页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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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沂山东镇庙历代修造表 

 

说明： 

1、 隋至金正隆年间（1156—1161年）修造事宜，碑记不存，但依彼时庙令制度规定，推测当无道士参与。 

2、 东镇庙石刻已获得较好整理，故出处部分，在核实古代文献的基础上，尽量给出最新整理结果。为节约篇幅，出处仅给一个。 

3、 与相关修造存在关联之其他记述，以“附”的形式呈现。 

 

朝

代 

编号 年份 碑名/篇题 修造内容/述及事务 发起者 道士参加 出处 

隋 1 开皇十四

年（594年） 

《隋文帝诏东镇沂

山志碑》 

首建东镇祠 中央朝廷 × 唯碑目存，《沂山石刻》，页 418 

唐 2 长安四年

（704年） 

《重修东镇沂山祠

记》 

长庆三年遣使修缮，具体修造内

容不详 

中央朝廷 × 唯碑目存，《光绪临朐县志》，卷 9之下

页 175 

3 天宝元年

（742年） 

《修东镇沂山记》 具体修造内容不详 不详 × 《光绪临朐县志》卷 9之下页 176 

* 称此碑元时尚在，盖明时被人磨作它

碑 

宋 4 建隆三年

（962年） 

《宋太祖诏重修东

镇庙碑》（《创建东

镇庙记》） 

庙址整体搬迁并重建 中央朝廷 × 唯碑目存，《沂山石刻》，页 418 

乾德二年 《沂山东镇庙落成 新庙建成 × 唯碑目存，《沂山石刻》，页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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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4年） 记》 

乾德二年

（964年） 

《东镇沂山界碑》 划定东镇庙田产 × 唯碑目存，《沂山石刻》，页 418 

金 5 正隆四年

（1159年） 

《东镇修瓦殿记》 不详 不详 × 现已不见，碑文不全,《山左金石志》卷

19叶 17b（14675a） 

附 大安三年

（1211年） 

《律令禁约樵采东

镇庙界内山场之

碑》 

规定东镇庙山场范围，赋予知观

道士“收执”侵占山林者的权力 

中央朝廷 √ 《山左金石志》，卷 20页 41b（14712a），

唯碑目存 

元 6 至治二年

（1322年） 

《东镇沂山元东安

王庙神佑宫记》 

修建东镇庙之附属道观神佑宫 道众（神佑

宫、太虚

宫） 

√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页 8-10 

明 7 洪武九年

（1376年） 

《重修东镇庙记》 重修，残沥，具体修造内容不详 地方官府 ×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页 18-19 

8 成化三年

（1467年） 

《临朐县重修东镇

庙记》 

正殿、东西序、神库、神厨、披

兵房、宰牲房、门楼、香亭、公

馆 

地方官府 √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页 34-35 

9 成华八年

（1472年） 

《东镇沂山寝殿成

记》 

寝殿改正殿，别创寝殿 地方官府 ×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页 38-39 

附  《东镇娘娘神像残

片》 

  不详 《沂山石刻》页 350-351 

附   话及成化二年、六年重修事，即

8、9两碑所述事项 

  《昌国艅艎》，卷 4页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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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正德二年

（1507年） 

 不详 地方官府 不详 无碑文传下，事见《东镇沂山志》卷 1，

页 124 

11 正德十年

（1515年） 

《重修东镇庙记》 整体修整，范围包括龙亭、正庙、

东西廊、寝庙、东西厢房、碑楼、

碑亭、钟鼓楼、山门、披兵房、

灵星门、祭器库、宰牲房、驿站、

内外墙、东西坊 

地方官府 不详（文存

石亡，不知

题名中有否

道士） 

《东镇沂山志》，卷 4页 142-143 

12 嘉靖五年

（1526年） 

 不详 地方官府 不详 无碑文传世，事见《东镇沂山志》，卷

1页 124 

13 嘉靖廿八

年 （ 1549

年） 

 建东镇庙小殿 地方官府 不详 《临朐编年录》，页 197 

附   提及知县王家士建小殿三间  不详 《嘉靖临朐县志》，卷 2页 13 

14 嘉靖三十

五年丙辰

（1556年） 

 数位地方人事积极参与重修东

镇庙 

地方民众 不详 《嘉靖临朐县志》，卷 4页 87 

附 嘉靖三十

五年 

《镇神灭寇》；《东

镇灭寇记》 

东镇神灵协助平叛赵慈匪乱   《昌国艅艎》，卷 8页 57 ；《东镇沂山

志》，卷 4页 143 

附 嘉靖三十

五年 

《重修东镇庙缘簿

引》 

募捐修缮东镇庙   《沂山石刻》，页 368  

15 嘉靖四十

年 （ 1561

《重修庙记碑》 /

《重修东镇庙题名

寝殿、两廡、灵星门 道众（东镇

庙） 

√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页 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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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记》 

附 嘉靖四十

年 （ 1561

年） 

《游沂山记》 记载守庙道士称东镇庙失修，无

巨木一事 

  《东镇沂山志》,卷 4页 144 

16 隆庆三年

（1569年） 

《改建东镇庙寝殿

落成祭告碑》/《重

修东镇庙记》 

原寝殿改为正殿，又修寝殿一间 地方官府 × 《沂山石刻》，页 177-178 

17 万历四十

二年（1614

年） 

《重修东镇沂山庙

碑》 

整体重修，具体工程不详 地方官府 √ 《沂山石刻》，页 186-190 

清 18 康熙二年

（1663年） 

《重修东镇庙落成

碑记》 

大殿、寝殿、配殿、龙亭、宰牲

亭 

地方官府 √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页 91-92 

附 康熙二年

（1663年） 

《重修东镇庙碑》 描述东镇庙破败景观，协助募缘  × 《沂山石刻》，页 195 

19 康熙四十

年 （ 1701

年） 

《重修东镇沂山庙

记》 

整体重修，具体工程不详 地方官府 √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页 101-

102 

附   提及康熙元年、康熙四十年知县

重修庙事 

  《光绪临朐县志》，卷 5页 148 

20 康熙四十

一年（1702

年） 

《重新东镇神像碑

记》 

东镇沂山神像 地方民众 √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页 103-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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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嘉庆五年

（1800年） 

《重修东镇庙落成

诗记》 

整体重修，具体工程不详 中央朝廷 ？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页 118 

22 嘉庆十一

年 （ 1806

年） 

《新建三元庙记

碑》 

在“沂山东镇之西口”建三元庙 地方民众 ×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页 120-

121 

民

国 

23 民国廿九

年 （ 1940

年） 

《重修寝殿记》 寝殿 地方民政 √ 《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页 129-

131 

附   记载民国时东镇庙废，时有土匪

聚集其中；指出当时临朐道教情

况糟糕 

  《临朐续志》，卷 15页 532、页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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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秘传”道教古籍《东镇述遗记札》初探 

 

文献材料之于文史研究的崇高价值，是公理性的命题。绝大多数文史研究均需以文献为

基础展开探讨，文献的缺失和不足常会使学术研究举步维艰，这一问题在道教研究领域显得

尤其严峻。造成道教文献相对匮乏和零散的原因多种多样，地方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尚有

不足仍是颇为明显的问题之一。有时一些意料之外、但又情理之中的原因，也会给地方道教

文献的征集和研究工作带来不易解决的困难。东镇庙道士赵守身的《东镇述遗记札》是一部

保存在个人手中、尚未整体公开的地方道教文献。 

东镇庙位于今山东省临朐县沂山山麓，是中国古代国家岳镇海渎祭祀系统中不可或缺的

组成部分，象征着朝廷之于东部国土的天命统治权。根据前文所述，金代朝廷便将东镇庙交

给道士打理。最晚从元大德二年（1298年）东镇庙神佑宫兴建开始，全真道士便已作为“守

庙道士”入住并掌管这座国家祠庙的日常运作，一直到清末民国传承不辍。这里要讨论的《东

镇述遗记札》的作者赵守身，就是明末清初东镇庙中的一位重要道士。有关赵守身的个人情

况，目前并无充分材料记载其生平，但保存在东镇庙中的三块碑刻多少能揭示他的一些信息。 

 

时间 碑铭 题名 出处 

明万历四

十 二 年

（ 1614

年） 

《重修东镇

沂山庙记碑》 

碑阴： 

本庙道士……赵守身 

《 山 东 道 教 碑 刻

集·临朐卷》，页 88；

《沂山石刻》，页 186-

190。 

清康熙二

年（ 1663

年） 

《重修东镇

庙落成记》 

督摧道人赵守身 《 山 东 道 教 碑 刻

集·临朐卷》，页 92；

《沂山石刻》，页 194-

197。 

清康熙十

六 年

（ 1677

年） 

《赵守身墓

碑》 

赵守身（道号仰沂） 

徒子：祖悟赞、孙悟界 

徒孙：马玄举、马玄□、李玄和 

曾孙：许微笈、周微篇、柴微篆、王微

簪 

玄孙：程清芬 

《 山 东 道 教 碑 刻

集·临朐卷》，页 95。 

 

从这三方碑刻的相关内容可以发现，赵守身出生于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卒于清康熙

十五年（1676年）。万历四十二年时，年仅十九岁的赵守身已成为东镇庙道士，此后在庙内

地位稳步上升，至清康熙二年重修庙宇时担任工程的督摧一职。从上表赵守身墓碑上后辈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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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来看，他在羽化前已传四代弟子，具有比较高的教内身份。 

根据临朐文史工作者介绍，当地保存赵守身所撰《东镇述遗记札》一部。赵卫东考察得

知，这部著作的一个本子曾为临朐县政协文史委委员吉星田先生保存，吉先生过世后本子为

其家人收藏。赵卫东“想尽办法，但未能见到该书”，然临朐县博物馆副馆长宫德杰、临朐

县政协文史委委员刘振宗表示曾亲眼见过这个本子，“说明该书确实存在”。150记载东镇庙道

教的传世材料不算太多，专门记述东镇情况的材料有《东镇沂山志》，151但其中有关道教情

况的记载却较为破碎。其他元明清时期临朐、青州、山东方志、东镇庙现存碑石，对东镇道

教的记载也缺少整体性。在这样的文献背景下，《东镇述遗记札》天然地拥有一定的学术补

充价值。此书长期以来秘不示人，至今未在任何平台公开。然当地文史工作者在著作中多次

引用该书，因此眼下可以通过“辑佚”的办法，整理出此书部分内容，并以这些内容为基础

来管窥这部著作的特点及价值，由此或许可以勉强弥补无法得窥全本的遗憾。 

 

一、《东镇述遗记札》“辑佚” 

 

赵守身的《东镇述遗记札》既未公开，内容本当无人得知。但好在包括原持有者吉星田

在内的当地文史工作人员多次引用书中文字，给予我们一窥此书内容的机会。本人选取最集

中引用《东镇述遗记札》的三种论著，以“辑佚”的方式抽取源自赵守身著作的文字。这三

种论著分别是： 

张孝友主编：《沂山石刻》。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9年版。 

潘心德主编：《东镇沂山》。济南出版社 1998年版。 

吉星田：《临朐县佛教、道教兴衰述略》，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临朐县委员会

编：《文史资料选辑》总第 11辑，潍坊市新闻出版局 1993年版，第 147-161页。 

三者之中，以吉星田的文章引用《东镇述遗记札》最为集中。如前文所述，吉星田正是这部

著作此前的持有者。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三部著作并未完全遵守文献征引需一一出注的规范，

致使在“辑佚”时需要进行一些判断取择。具体而言，标准如下： 

1、 三部论著标以引号的原文征引，当出《东镇述遗记札》无疑，（引用）“性质”栏标
以“原文”。但不同著作引用同一段文字时存在细微差异（通过对比，基本确定是细

心与否造成的结果），此类情况在“说明”栏中点出； 

2、 宣称文字或内容出自《东镇述遗记札》，但并无引号标注，行文呈现代文风格，当为
经作者理解后的转述，“性质”栏标以“承袭”； 

3、 部分内容没有交代文字和说法出处，但据本人考察目前并无其他材料记载其事，复
结合对原作者参考文献范围的认识，推测这类记述大概率援引或总结自《东镇述遗

 
150 赵卫东：《沂山东镇庙及其宗派传承》，收赵卫东主编：《全真道研究》第 2辑，齐鲁书社

2011年版，第 303页。 
151 王居易：《东镇沂山志》，收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续编》，山东省新闻

出版局 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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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札》，“性质”栏标以“疑似”； 

4、 三种当代论著使用简称表示，张书=《沂山石刻》、潘书=《东镇沂山》、吉文=《临

朐县佛教、道教兴衰述略》。例如“张书 202”，即代表“《沂山石刻》第 202页”。 

5、 一段文字中，原文与承袭、疑似并存者，以引号“”标注原文，以方括号【】标注
承袭，大括号{}标注疑似。 

6、 标点偶有修订，不赘。 

显然，这里的“辑佚”并不是呈现《东镇述遗记札》的最佳方式，但在这部秘传抄本公开前，

本文或许依旧拥有暂时性的学术价值，使我们得以获得部分道教研究新材料，增进对这部著

作及其作者赵守身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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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镇述遗记札》“辑佚”表 

 

编

号 

内容 性质 出处 说明 

1 “前汉孺子婴居摄二年，岁次丁卯，川人释子王静（净），由巫山来东海青州说法传经。先寓

仰天，越年，南去东镇沂山，居极巅玉皇顶泰山祠，设坛传教，四方士商村老云集，拜佛习

经，多至数百。”【佛徒日增，祠狭难容，至东汉章帝元和元年（84年），于沂山中心、圣水泉

畔营造“法云寺”。东汉末，陕西羽士张丹诚，受天师教主张鲁委托来沂山朝阳洞设坛，宣说

“五斗米道”，甚得民心，并于洞外建造“朝阳观”。东晋太和六年（371），法云寺住持竺法

汰在前秦高僧道安建议下，又于山之东麓创建“明道寺”。其寺大僧众，香火极盛，为沂山佛

寺之最。】《东镇述遗记札》载：“（明道）寺大竟数十亩，面临汶水，背靠凤凰岭，左毗官道，

右倚镇山。寺钟山音回荡、香火云烟升腾。每逢朔望，释子八方云集，车马载道。”【北魏孝

文帝延兴初，沂山再增建白玉庵、柳泉寺、朝阳寺等五座兰若提招。】 

原文 +

承袭 

潘书 16 首段原文，又见吉文页 147-

148，细节稍有不同。 

中段承袭，类似文字又见吉

文 148-149，吉文多出一句朝

阳观描述：“因其主张顺乎民

心，道徒日众，官府畏其聚

众谋叛，遂于曹魏甘露间（公

元 256-259），下令取缔，并

拆毁朝阳观，填塞洞窟。” 

末段明道寺原文，又见张书

9、吉文 149。 

2 仰沂道士：安徽亳县人。 疑似 张书 202 此段赵守身郡望记载，不见

其他文献材料，疑出《东镇

述遗记札》。 

3 《泊里醮记》有三，先者南宋嘉定十五年，祈攘兵戈之灾；次于元至正七年祷息地震；三者

隆庆二年禳袪水患。 

原文 张书 205  

4 （隋文帝开皇十四年下诏沂山立祠）【封山诏下，道家遂于法云寺侧创建“东镇沂山神庙”， 承袭 + 潘书 17 神秀明道寺传法事，又见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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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门于沂山西麓天齐湾畔增建青龙寺。至唐，法门受宠得势，于太宗贞观十年（636年）诏封

沂山为“东安公”后，这里逐步为其所占有。高宗龙朔间（661—663年），禅宗五世弘忍的弟

子神秀来沂山说法，在其提示下，咸亨五年（674年），又在山外九龙口增建凤阳寺。周武氏

长安四年（704年），武则天遣使修沂山寺院，并于明道寺北增修青竹庵。代宗大历间（766—

779年），在沂山内外錾凿佛石屋 80余座，还于歪头崮、花枝台等 10余处的悬崖峭壁，广雕

摩崖造像，大小共 2000余龛。】《东镇述遗记札》云：“（唐）文宗开成间，东泰景致，可谓古

来极盛。百里雄山秀水、万顷丛林花木间，经营繁华棋布，古刹尼庵凡十有九，庙观凡五，

台凡四，塔凡二，亭凡六，桥凡七，洞府凡六，佛石屋九十有九，它如崖壁佛龛，诸小营造，

繁不胜计。其位巧涓，境幽相适，天工人作浑一，景美色丽。淄黄论道山亭，墨客优游桥溪……”。 

原文 书 99“九龙口”。推测此段内

容中“承袭”者系总结《东

镇述遗记札》不同篇章内容

而成。 

5 宋朝肇立，太祖于建隆三年（962年）“诏重建东镇庙”，遂由山阿圣水泉畔迁至山下九龙口凤

阳寺遗址重建，由单室小型扩建为占地数十亩、庙舍 170 余间的大型山庙，其为沂山寺庙之

首。山庙落成，宋太祖亲临祭告。太宗淳化中，于百丈崖建造“迎仙亭”。景德元年，创建明

道寺舍利塔。明道、景佑间，创建歪头崮碧霞祠，修复南天门，对法难中被毁的古建，几乎

无一修复。此时，沂山又成了道家的天地，由于古建毁圮，新建甚少，仅有春秋二季的东镇

庙会，且游客有人疏落，景况萧条。 

宋末金代建立，世宗完颜雍巡游沂山。宣宗时，设穆陵县，沂山归其管辖，并于迎谷山建造

“雨师庙”。人们祷雨不再远去百丈崖，香火兴盛。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全真道大宗师

丘处机登临歪头崮，来年，为纪念真人至沂山，于崮巅北侧建“长春亭”，名人光临，古建修…… 

承袭 潘书 18 此段文字所述之法难，见潘

书 136。 

6 法云寺北里许，峻陵拦截，其阴之腰有穷窟，口呈半月状，高二尺许，低首可进。口内盘石

若席，左右空旷，晦暗不明，约可容人数十。徐步前行丈余，洞渐缩窄而斜下，漆黑幽深，

静听惟闻滴水声。秉烛借明而入，两边大石龃龉，脚底确荦滑踏，扶石蹑足十数步，霍地寒

气袭骨，冷风熄烛，阴森惊人，怵然不可进。 

原文 潘书 34 描写黑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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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花枝台下，山径内侧石壁，题刻数处，皆大家名笔。其中有唐至德间庆州节度使邓景山题壁

“香溢九天，红耀四海”；有宋翰林学士曾布题刻：“神台仙花”；有明工部右侍郎黄福刻石“天

女散蕤英，神台凝彩霞”。 

承袭 潘书 40  

8 东泰有异光，色若银，状若环，周浃千里。盛世则出，月在无射，时在隅中，非德者慧目不

可见。 

原文 潘书 50  

9 “放光石成于古帝，神妙叵测，曩时至宵生光，而今，石尚存，光沉失。或曰惟晦日闪灼。”

【石之背阴两侧有题刻，背镌“放光石”三大字，因岁月久远，曝寒风化，刻石剥落，大字

尚依稀可见，而款识圮坏难以辨认。案《古骈邑》云：“其阴为北魏献文帝思皇后父李惠题石，

书体行兼草，直排，字径近尺，雕镌双勾，气势豪放逸致，笔意古拙老练。”西侧题“神烛耀

天地，灵光分阴阳”，为北宋景佑间京东安抚使、知青州龚鼎臣撰书，体行楷，字大盘口。东

侧錾“混沌之光”，草书阴刻，左下锓田琢题。左右题刻，俱漫漶难别，唯“混沌之光”拓页

存于庙。】 

原文 +

承袭 

潘书 83 放光石上题字及拓片存东镇

庙事，当出《东镇述遗记札》。

《古骈邑》文字来源待考。 

10 洞门题联，书体行草。“腾空”两字，草书，气势豪放，笔意遒劲老练，大若斗，阴刻。左上

侧有宋人北海主簿王子兴题句：“腾空四飞天下安，吕祖一书古今名”。其阴尚有五绝一章，

漶蔽难辨，传为元人书。 

原文 潘书 91 描写吕祖洞。 

11 山阴有砚池，半月形，色玄，面大三分，其深叵测，岁旱，汶水流断而不涸。池左有“洗笔

石”，状若莲叶，中凹陷似钵，径大五尺，深二尺许。年多贮水，亢阳则渴，天欲雨，则出津

如汗。人称“荷叶洗”，或曰“报雨石”。其顶端南侧有铭文，除款识残存“端拱”二字依稀可

识外，余尽漶化难辨。由此二字可信传为宋人题刻勿疑。石尚存，然龟裂数块，水不复存矣。

石南崖上有古木，大数围，高三丈许，枝短为劲，不花不果，春发叶，细卷入侯桃之蕾，放

则殷红，望之似花，乡人呼为“笔管树”。传于宋末枯朽，无续蘗。 

原文 潘书 96-

97 

描写笔架山。 

12 东岱震麓九山，奇状各具，怪石灵异，自左而右，于龙九子由长而少之形象、性情与嗜癖， 原文 潘书 99 描写九龙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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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为相似。如长子赑屃，好负重；次子螭吻，喜张望；三子蒲牢，爱怒吼；四子狴犴，性威

严；五子饕餮，贪饮食；六子虫八虫夏，喜游水；七子睚眦，格斗好杀；八子狻猊，嗜欲烟火；少

子椒图，性偏闭守。【山龙彼此形似，人们认为是祥瑞之征，故名九龙山。】前三山，亦谓凤

凰岭，为周穆天子姬满所封。曩昔，岭下有古冢，传为唐左骁卫大将军褒国公之墓，今圮毁

无迹。大唐高宗龙朔间，禅宗五祖弘忍弟子神秀，由玉泉寺至东镇明道寺传授禅法，遍游沂

山至此，见九岭聚结山口汶水，气势非凡，曰：“九龙会于斯，钟灵必毓秀，圣地也”。遂名

“九龙口”。 

（？） 此段文字原书将之放在同一

个引号内，但“山龙彼此形

似”一句不太可能出自《东

镇述遗记札》。 

13 东镇沂山佛石屋殊多，总计九十有九，偏远而小者水石屋，于奥隅天齐湾北山之麓，距山庙

约【30公里】。 

原文

（？） 

潘书 105 此段文字原书将之放在同一

个引号内，但“30公里”之

词不太可能出自《东镇述遗

记札》。 

14 （宋代《创建东镇庙记》）此庙改址新修，总造庙殿楼阁、道舍斋房九十三楹，历时两年又八

月告竣，改称“东镇庙。”庙田山场“东至义道约二里，西至黄泥户洞约三里，南至长城约二

里，北至凤凰岭流水分界处。” 

疑似 潘书 111 宋代《创建东镇庙记》原石

亡佚，碑文亦不见收入其他

文献，疑为《东镇述遗记札》

所录。 

此段文字庙田四至与现存东

镇庙之《神佑宫记》一致，

但里数不同。 

15 自唐尧至清初，有历代古树 5种，40余株。 承袭 潘书 115 描述东镇庙古树。 

16 山庙正殿南，左有钟楼，右侧鼓楼，经营粗俗，简陋不宏。元延佑中，移址新建，形制楼阁

式。 

原文 潘书 127  

17 晋、宋刻石，仅见残石片字。唐宋五碑，倾倒残断，字亦漶脱，难辨其意。立者五石，早为金 原文 潘书 133 描述穆陵关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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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德四年《重修穆陵关记》，再为元至正十二年创建戍楼碑，其他皆明碑，一为礼部右侍郎薛

瑄诗刻，余二为修葺戍楼刻石。 

相同文字又见张书 397。 

18 敕出国都，电驰雷急，八月下浣，州、县令乡民荡平明道，拆毁朝阳、凤阳、柳泉、光恩四寺

及白玉、青竹二庵。捣毁铜、铁、石、木、陶、泥造像 700 余躯，断肢残首，遍仍山野。还

俗僧尼 130余人。 

原文 潘书 136 记述会昌法难对沂山佛教的

影响。 

阿拉伯数字当为作者所改。 

19 东镇寺庙祠观，多供石造像。古刹明道寺，佛四百，俱石躯，巨尊八尺许，低不足尺。锓刻

工致，情态活脱。 

原文 潘书 141  

20 唐末武宗李炎会昌五年，敕令毁天下佛寺，沂山寺庙拆毁几尽，但青竹庵损坏极微。相传拆

寺群黎捣毁明道寺后，执镐持锤，蜂拥直向青竹庵。刚至清泉谷口，突然浓雾弥漫，昏暗不

辨东西，旋即乌云密布，闪电雷鸣，大雨倾盆，溪流山洪暴涨，道滑水阻难行，人疑佛祖显

灵护佑，毁则不吉，众莫敢进。是庵，仅自毁两庑塑像，封门停止祭祀，暂得保留。时过百

年，至五代后周显德间，世宗柴荣诏令废天下佛寺。此次法难，青竹庵再难幸免，殿宇佛像

悉为拆除捣毁，变为废墟。北宋初，乡民募金醵资，于此再修菩萨庙，小型单室，全石砌筑。

香火冷清，不数十年，失修倒塌，自此不复再建。 

承袭 潘书 146  

21 亭凡一间，形长方，四壁皆石为之，砌工颇粗，顶覆瓦垄。离坎月牖，震兑券门。震门楣上

有匾额，镌刻“迎仙亭”三大字，末刻“封丘赵贺书”。 

原文 潘书 150 描写迎仙亭。 

22 发云再造，时竟岁又半，营修殿庑凡二、亭楼凡三、佛堂一、僧舍凡四、杂房弗陈，统合为

二十余楹。前庭后院，局促而井然。 

原文 潘书 152 描写发云寺（后改名法云

寺）。 

23 法云寺大佛殿右，松林山岩间，有庐舍，名“草楼”，为法云寺二代住持法规禅师先年之居。

永和间于旧基再造，更名“飞云”。其凡三楹三级，制式巧计，木瓦精良。五代中，乔士于壁

绘佛，灵化真体，奇闻天下。元重建，革制式，改为二级。今圮，惟见础石散落树下林间，可

实之。 

原文 潘书 156 描写发云寺飞云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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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山外嘉宾至寺，住持常命僧徒林内拣柴，泉中汲水，煮茶会客于此。 原文 潘书 161 描写明道寺公喜亭。 

25 天台亭，于唐中世开元间复修，并更名“瀛洲亭”。至北宋太平兴国中，再次重修，形制改为

六角式，瓦木结构，且复其原称“天台亭”。南宋末战乱频年，管理不善，渐冉损坏，咸淳初，

遭雷霆之灾摧毁。元、明无修，遗迹亦随日月的推移而消失，仅存其名。 

承袭 潘书 169  

26 佛石屋之外，尚于山中峭壁悬崖间，凿雕龛室佛像，十有三处，佛数百躯。其中歪头崮石壁

者，神态多变，繁而佳。 

原文 潘书 172  

27 顶端有石阁，相传创于唐，上嵌石铭额曰“南天门”，朐邑令李道宾笔，今俱废无迹，存者乃

明成化重修，门型戍楼，券弓上题额为青州知府李昂书。 

原文 潘书 176 描写十八盘。 

28 “亭外间北壁，嵌诗刻一方，为丘真人赋书。明季亭圮，毁盗不明。此无记，仅由传说可知，

诗体七律，前有序，为颂东泰而赋。以咨访喜获‘蜃景万千览未了，东镇时游梦寐间’末二

句。惜哉高咏不全。粗记数语，以俟好古者考焉。”{亭外左侧碑二幢，一为创修长春亭碑记，

一为丘处机弟子李志常所题书的“春光常在”碑刻。字径 10厘米，体行书，笔意老练，遒美

劲健。镌刻形式双钩。相传亭前右侧巨石上尚有孔克绍题刻“春惠人间”。} 

原文 +

疑似 

潘书 182 描写长春亭。 

疑似部分不见其他文献，且

亭外碑于清初已毁，故推测

总结自《东镇述遗记札》。 

29 洞门上镌石匾额“罗汉石屋”，为后魏高僧法真手笔，旁排正书。屋内有罗汉佛造像，立式，

圆雕，高二尺半许，料以青石。案石壁铭刻记载：造像于后魏延兴间，正中弥勒佛，其左右

八分两列，每列八尊，计十六罗汉造像，各有佛号尊名，自内而外，左列第一尊曰宾头卢尊

者；第二曰迦若迦伐蹉尊者；第三迦诺迦跋厘惰阇尊者；第四苏频陀尊者；第五诺矩尊者；

第六跋陀罗尊者；第七迦里迦尊者；第八伐阇罗弗多罗尊者。右列第一尊曰戎博迦尊者；第

二曰半托迦尊者，又称大路边生；第三罗睺罗尊者，号称密行第一；第四那迦犀那尊者；第

五因揭陀尊者；第六伐那婆斯尊者；第七阿氏那尊者；第八注荼半陀迦尊者，又称小路边生。

北周建德初击毁数尊，唐大历间，再造补全，且增添二尊，分别曰摩诃迦叶、三藏法师。至

此，十八罗汉具矣。 

原文 潘书 184 描述罗汉石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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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三国曹魏东莞太守胡质挥毫赞美曰：“殿内洞天众仙会，门外圣地群山环。”曹魏末，“道流众

达数万计，广涉朐邑、东莞、缘陵、安丘、蒙阴十三县。” 

疑似 潘书 186-

187 

描写朝阳观。 

此段文字不见其他文献，原

书亦未给出出处，按照潘书

特点，疑出《东镇述遗记札》。 

31 淳化中，于旧地拓址再造，殿祠原制，道舍改营，增建左右两庑，随垣闾阖更为山门，楣上

嵌石额，为隐逸傅霖题，正书，笔力劲练。大殿将军造像黑金，颇大，为邑内独尊。 

原文 潘书 189 描写常将军庙。 

32 【东汉光武建武中，有山西道人纪冉，寓东镇泰山祠，数年后徙仰天。所传道义，主要是《道

德经》，教少讲炼丹之术。在士民中影响很大。相传在他去世三百多年后的北魏时期，每逢忌

日，尚有人祭悼。】 

承袭 吉文 148 “教少”，显为“较少”之讹。 

33 “天师莅东镇，设坛朝阳寺，听其讲道诵章，习其仙术者，下自黔首商贾，上至士子官衙，

拜谒盈门，肩摩踵接。”【到东魏末年，全县有道士 150 余人，道徒近万人，建庙观十余座，

其中较大者县城有紫云观，乡间有长春观、尧山庙、灵山庙等。】 

原文 +

承袭 

吉文 151 记述寇谦之到东镇传道。 

34 【在大业年间，曾受炀帝敬佩的道士王远知，至临朐紫云观、沂山明道寺传道，主张“道、

释、儒三教合流；薄名利，教政相辅；轻炼丹，重医方延寿疗疾。”】 

疑似 吉文 151-

152 

整段文字不见其他文献，似

为作者总结《东镇述遗记札》

而来，其中引号内文字怀疑

为原文。 

35 【据史料载：骈邑僧众二千三百有奇，寺庵据地百又六十余顷，皆沃土肥园，本是百姓垦植

田亩，强行夺占。朝廷宠释，沙门仗势横行，迩来灰圈农田，戏狎村妇，邪恶日甚。相传文

宗大和间，沂山明道寺住持善法，择容仪艳丽信女为婢，于身边服侍朝夕。由上述可知，在

唐代中后期，有些佛门僧徒，借官府势力，横行城乡，无恶不作。同时，佛家还四处寻衅，

无事生非，排挤道教，】“文宗开成之元（公元 836年），岁次丙辰三月，明道寺住持善法，令

僧徒百众，突冲太山祠，尽抢资财，焚毁道场，羽流强驱山外”《东镇述遗记札·佛教补阙》。” 

承袭 +

原文 

吉文 152-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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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唐初，精于医学的远知弟子刘玄通，施医乡间，四处游说倡导，统一了各派思想，严整组织，

并努力倡导与佛、儒两教合流。……道主通玄住紫云观，设坛场，传医方，极受士民尊崇。

高宗显庆间，朐大疫，道请北海道人李清，巡医朐邑城乡，通游营邱、安丘、沂水等县，授

方施药，痊活人万余，颂声载道，威望日高，发展较快。道士增至 300多人，重修了太山祠，

还新建庙观三所，县城有清玄观，乡间有牛山庙、嵩山庙。至天宝末，道主规德与儒家往来

频繁，引起沙门嫉恨，处处受佛家排挤。} 

疑似 吉文 153 作者未给出出处，但内容不

见其他文献，且符合全真道

士口吻，疑从《东镇述遗记

札》总结而来。 

“道请”似当为“道主请”。 

37 【敕出国都，电驰雷急，八月下浣，州、县令乡民荡平明道，拆毁朝阳、凤阳、柳泉、光恩四

寺及白玉、青竹二庵。捣毁铜、铁、石、木、陶、泥造像 700 余躯，断肢残首，道仍荒滩山

野。还俗僧尼 130 余人，仅留法云寺，令老病无归的僧徒看守。九月上浣，朐邑拆庙怒潮波

及会境，月尾渐平。共拆除僧尼庵 110所，幻速僧尼 2100多人，收回良田 150余顷。所保留

的十数处寺庵，俱规模较小，殿堂斋舍简陋，僧尼也尽是老弱病残。】 

承袭 吉文 154 “会境”，当为“全境”之讹。 

38 【相传唐末干符间（公元 874—879年），河间府道人吕洞宾传道至东镇，】“倡导指点：‘同佛

儒合流，勿计释门前仇，少土木之工，重济苦于民，行正人尊，道自成矣’”《东镇述遗记札》。 

承袭 +

原文 

吉文 154  

39 【据有关资料考证，自唐末至五代后期周太祖广顺二年（公元 925 年），全县有道士 400 余

人，道徒 18000人，道院增修了法云寺西飞云楼、双山庙、七宝山寿元庙等。】 

承袭 吉文 155 有关道士数目，不见其他文

献。据本文其他“辑佚”结

果，可知《东镇述遗记札》

中确实给出历代道士人数，

故推测承自此书。 

40 “仁宗庆历间，邑内道众七百余，各居丛林”。（《东镇述遗记札》丛林二） 原文 吉文 156  

41 【临朐道士沈清（河北雄州人）亲赴宁海拜师授业，归朐后，对羽士道徒的离心邪念，道行

了“回心自省”，使思想统一于会真道。调整了庙主设施，除却县城道场，只留东镇庙一处。

经过整顿，教规严明，“真行”突出，增强了三教团结，取得了社会百家支持，使临朐道教日

承袭 +

原文 

吉文 156-

157 

“道行”，当为“进行”之讹。 

“会真道”，当为“全真道”

之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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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昌盛。 

十数年后，王重阳的徒弟长春真人丘处机至东镇传道，当时听其讲道的盛况《东镇述遗记札》

载云：】“坛设镇庙，虔心拜教者，三教弟子、士类庶民，远来莒沂，日达千众。真人宵授于

殿堂，昼徒祭台露天，七曜不息”。 

42 【至元代后期，极盛时羽士达 1070人，归附弟子 2万余人。道院也增添不少，如澄心观、济

世观、至明观等，都是此时新修的。】 

承袭 吉文 157 原因同吉文 155、156等。 

43 【佛教在金代虽有所发展，但远不及道家。至元朝，青州辨和尚传教来朐，遍游境内寺庵，

宣说佛法，强调】“法于心诚，诚见善行，行度众生，生赖佛法”，【要求僧尼善行为本，济世

为责。由于他的思想主张较合民心，皈依颇多，使临朐的佛教振兴一时。至元末，僧尼人数

与寺院建筑都有较大增加。】 

疑似 吉文 157 原书未给出出处，类《东镇

述遗记札》“佛教补阙”内容。 

44 【县内道徒日众，道院也屡有增修，道观多达 83所，道士 1400余人。临朐道教至成化初，

达到极盛。自金大定中期后的三百年间，唯一信奉全真道。至成化中，部分道士违禁“三戒”，

习学符录，信仰“正一道”，逐渐分裂为两派。自此，临朐道教也由极盛而遽衰。】 

疑似 吉文 157-

158 

原因同吉文 155、156等。 

45 【佛教在明洪武间，兴腾一时，僧侣增加，并于二十三年（公元 1390 年），在县城新建万寿

寺，且重修了演德寺等十余座寺庙。这时，佛门以为皇帝宠信，骄纵滋生，至正统间，鸿门

寺和尚横行欺人，乡民火烧寺院，官衙严惩僧侣首恶。自此，佛教官恶民恨，急趋衰止。】 

疑似 吉文 158 原因同吉文 157。 

46 【据《东镇述遗记札》载：康熙初，道人众至八百，庙殿新置景阳真武祠、沂山关帝庙、盘

龙山碧霞官等十一处。】 

疑似 吉文 158 原因同 155、156等。 

*潘书中尚存来源不明之叙述，怀疑与《东镇述遗记札》脱不开关系，如潘书 113称东镇庙“有羽士百余人”。但这些内容原书未给出出处，亦难推定确属

《东镇述遗记札》，只得暂时割舍，不列入上表。 

赵卫东怀疑《东镇沂山》书中的《东镇庙碑目》有可能也出自《东镇述遗记札》，但此说尚不确定，暂未列入上表。赵卫东观点，见其《沂山东镇庙及其

宗派传承》，收赵卫东主编：《全真道研究》第 2辑，齐鲁书社 2011年版，第 3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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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镇述遗记札》“佚文”所反映的此书特点 

 

从以上“辑佚”所得，多少可以总结出《东镇述遗记札》的一些特点。 

1、 书籍规模。根据三部当代论著的引用方式来看，此书规模应当不会太大。引用时不
见标卷，推测赵守身这部著作有可能不分卷或唯有一卷。 

2、 据《东镇述遗记札》中出现《佛教补阙》《丛林二》这样的小标题，可知此书内部分
多个专题，相关内容被划入相应篇章。“丛林”部分可能着重记述道观庙宇的历史沿

革，“佛教补阙”则描述沂山佛教兴衰相关事件。 

3、 从文字内容组成来看，书中当包括沂山自然和人文景观的描述，沂山道教、佛教的
发展演变过程（其中甚至给出历朝历代沂山地区“僧道人数”）。书中对沂山部分已

佚碑铭的记述，具有一定价值。如三种已佚《泊里庄醮记》的时代和设醮因由，使

我们获悉宋元时代开始，地方社会便有可能在国家祠祀东镇庙中自行开展非官方祭

祀活动；宋代《创建东镇庙记》则使我们获悉东镇庙搬迁至沂山山麓时，最初的规

模和建置等。 

4、 内容真假。从目前的辑佚结果来看，《东镇述遗记札》给出的记述，既不是全然的虚
构，但也并不都是确凿的记载。如书中描述发云寺、迎仙亭、穆陵关石刻、佛石屋

等内容，基本可以坐实，问题不大。但书中对历史事件的记述，却带有“道听途说”

的特点，如张丹诚受天师张鲁委派来沂山传道并建立朝阳观事，可能性不大；寇谦

之在沂山设朝阳寺的说法也不见来源。《东镇述遗记札》给出的历代沂山地区僧、道

人数，恐怕除明末清初的数字外亦多不符实。 

5、 撰述立场。身为全真道士的赵守身在撰写《东镇述遗记札》时充分地展现了他的宗
派立场。书中部分文字表达了对沂山佛教的不满，也表达了对同属道教的“正一道”

的排斥。如第 45则，称明代鸿门寺僧人横行乡里，为民所恶，导致沂山佛教渐衰；

第 44 则认为金代以后沂山地区道教以全真为正宗，成化中部分道士违反“三戒”，

学习符箓，信仰“正一道”，导致当地道教转衰。而赵守身记述的全真道历史，却未

发现任何负面讯息。 

基于对目前收集的《东镇述遗记札》文字的观察，可以发现这部著作对沂山和临朐的道

教和佛教研究确实有一定意义，书中对已经亡佚的碑铭材料的转录，使我们有发现更古材料

的可能；同时，这部著作对理解赵守身本人及明末清初沂山全真道的生活环境和整体情况，

也有一定帮助。从表格中的文字来看，赵守身描绘出一幅释、道（包括全真、正一）并存的

沂山宗教图景，其间官方力量也并未缺席，而是担任着调整沂山宗教比例和密度的裁判者身

份，时时通过政治命令等方式介入沂山宗教管制工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东镇述遗记札》

中对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传说的呈现，也不缺少“史料价值”。这类记述虽不能作为揭示历

史事实的原料对待，但却可视作揭秘明末清初沂山当地道士所建构的地方道教史的结果来进

行考察，从中可分析出以赵守身为代表的当地道士如何取择传说和史事来构建符合自身需要

的历史，并凭借对历史的构拟来建立自身的正当性和崇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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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结论 

——对坊间道教文献整理工作的呼吁与期待 

 

根据上述讨论来看，《东镇述遗记札》对当前的地方道教研究确有一定意义，是展现东

镇宗教历史比较重要的文献材料。遗憾的是，此书传本非常罕见，唯一明确知悉所在的本子

尚未获得公开，不免令人有些遗憾。这部著作传本的形式（抄本/刻本）、保存状态（完整/残

缺）、制作时代（古/今）、流传过程，甚至是真是伪等，目前均无法给出有效判定，更具体的

史料价值以及“文物价值”需等待此书公开（至少书影公示）后才能判断。 

通过近几十年各地学者的辛勤工作，大量地方文献得到重新发现，包括道教研究在内的

地方文史学研究被持续地注入活力。然而，仍有不少罕见的地方材料有待搜集、整理和公布。

书籍材料当然可以保存在官方或私人等任何良好环境中，但一个“本子”价值的开发和判断，

却建立在对这个本子的研究基础之上——概不示人的“秘籍”因学术和古籍信息不清，很难

真正获得各界重视。水火无情，若“秘籍”不慎毁坏，不免又背上愧对先贤的恶名。要知道，

物品虽属私人，但先贤的著述和智慧知见，却是天下公器。对于罕见文献的持有者和相关领

域的学者而言，双方之间并非是“博弈关系”，文献的公开和学者的研究不仅不会致使某个

本子丧失价值，反而会成为明确展示本子价值的依据。 

期待各种罕见文献的持有者高风亮节，早日公开所藏文献，为促进家乡传统文化的研究

工作做出贡献。当《东镇述遗记札》得以完整公布时，这篇短文也将失去任何学术价值——

期待看到这篇文章被扔进垃圾箱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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